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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諾門罕戰爭 

(A Forgotten War at Nomonhan)
----1939年蘇軍與日本關東軍在中蒙邊界的一場惡戰
劉希凡
(xliu@ossm.edu)
[內容提要]

1939年,日本關東軍為實現佔領蒙古和入侵蘇聯遠東地區的戰略目標﹐ 在偽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交界的諾門罕地區挑起軍事衝突﹐ 從而引發了蘇日雙方的大規模戰爭﹐ 史稱“諾門罕戰爭”。蘇日雙方出動重兵共20余萬人﹐ 展開了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空戰和坦克戰。在近四個月的反復較量中﹐ 蘇軍以重武器的絕對優勢重創日軍﹐ 打死打傷日軍54﹐000人。這場戰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東亞大陸局勢影響深遠﹐ 在戰史學和戰爭學的研究中也有重要地位。
一, 藍天綠草之間
打開中國地圖，在中蒙蘇三國交界處，中國一側的城市是滿洲里市。中蒙邊界線從三國交界點向西南，再向東伸展至貝爾湖。沿邊界線，中方的城鎮有新巴爾虎右旗，新巴爾虎左旗。這一帶的中蒙邊界是1962-1964年才最後勘定的。由貝爾湖向東，中國境內的烏爾遜河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後，改稱為哈拉哈河。這一大片土地位於著名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南端，現隸屬於內蒙古自治區海拉爾市。那一望無垠的草原一直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從新巴爾虎左旗再向東南約100公里是伊爾施市和阿爾山市。那里是大興安嶺森林的西南部。一片片人工林和原生林覆蓋着山坡。這裡緯度高達47度。年無霜期不到100天，氣候寒冷，植物生長期短。雖有草原，但不見水草肥美，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麗圖畫；雖有森林，但林中多是小直徑的樹杆子，沒有一人合圍的大樹，更沒有參天蔽日的大森林景象。這裡蒙、漢、卾溫克三族混居，人口稀少，經濟發展滯後，是中國有名的集少(少數民族)邊(邊疆) 窮(貧窮)三位一體的地區之一。
但是，這裡有厚重的歷史。1939年，曾經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重大影響的諾門罕戰爭就發生在這裡。諾門罕全名為諾門罕布爾德。是1734年清政府在新巴爾虎左旗設立的一個哨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關東軍鞏固了其在中國東北的佔領之後立即將下一個戰略目標瞄向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前蘇聯的遠東地區。那裡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遼闊的領土早已令日本侵略者垂涎三呎。1939年4月，日本在諾門罕地區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界衝突”逐步升級。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請求下，同時也為了保衛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利益，蘇軍、蒙軍與日本關東軍在中蒙交界的諾門罕地區進行了歷時135天的大規模軍事衝突。史稱“諾門罕戰爭”(蘇聯稱之為Battle of Khalkkin Gol；日本稱之為“Nomonhan Incident”)，交戰雙方共投入戰場兵員20餘萬人，大炮500餘門，飛機500餘架，坦克、裝甲車上千輛，雙方共死傷60,000餘人。空戰和坦克戰的規模在當時是空前的。諾門罕戰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大規模立體戰爭。驕橫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在這一片不足600平方公里，荒蕪人煙的草原和沙丘地帶損耗了54,000多人和大量重武器，最後還發動了細菌戰，但仍遭慘敗，被迫停戰講和。日本史學家稱之為”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這世界反法西斯歷史的重要一頁已經被翻過去67週年了。隨着歲月的流逝，加之眾多歷史原因，這場戰爭一直鮮為人知。中國人知道的就更少。由於交戰雙方是蘇蒙軍隊和關東軍以及部分伪滿軍隊，沒有中國軍隊的介入，所以這場戰爭並沒有被編入中國抗戰史。而在前蘇聯的二戰史中，大量篇幅都留給了歐洲戰場，對諾門罕戰爭只是點到為止。從戰史學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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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大片土地位於著名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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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里市中俄邊界線
這場戰爭中可以挖掘的東西還很多。無論如何，這場戰爭是從中國領土發端並且是在中蒙邊境上進行的。作為中國人，我們應當了解這一段蘇日兩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在中蒙邊境大打出手的歷史，這場戰爭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的影響，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全局的影響也是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2004年夏天，我實地走訪了諾門罕地區。由於這一帶是三國交界的敏感地區，加上近年來北朝鮮難民潛入中國東北後選擇在這一帶越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然後長途跋涉至烏爾巴托市，最終待機進入南朝鮮駐蒙古國的大使館尋求庇護，所以應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北朝鮮的請求，中方強化了邊境巡邏。在邊境上修建了十幾米高的瞭望塔，禁止任何人進入距邊境線幾公里之內的地區。所幸的是，我的嚮導陳先生長期在當地進行公關工作，同中國邊防軍有着良好的關係。在陳先生的幫助下，我得以進入位於邊境線上的諾門罕戰場遺址。這片戰場在1949年之後曾被中方多次清理過。抬眼望去，只是一片荒無人煙的草原和沙丘。經嚮導指引，我看到了當年日軍遺留下來的近200枚大型砲彈和隱藏在在雜草之中的日軍步兵工事，青灰色的天空和深綠色的草原將歷史盡掩其後。我站在那一堆砲彈旁，耳邊風聲不絕，似砲聲轟鳴，又似群聲鼎沸，這分明是有人在講述65年前發生在這裡的廝殺場面。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跨時空地面對這一段被人遺忘的歷史。
離開戰場遺址之後，我利用此行在海拉爾市，滿洲里市和阿爾山市的幾天時間，遍訪當年日本關東軍在這一地區留下來的地下工事，碉堡群，中國民工的萬人坑，供關東軍軍官享用的“大和旅館”，偽滿鐵路和車站舊址.....等等，等等。時隔六十多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掠奪中國資源的罪證仍然隨處可見。
二, 歷史的積澱


諾門罕戰爭雖是日本關東軍與蘇聯紅軍的較量，但在名義上是“滿州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衝突。蒙軍與滿洲國興安軍也捲入了這場戰爭。眾所周知，滿州國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在中國東北扶植的傀儡政權，在國際上從未得到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垮台，滿州國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情況就複雜得多。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土面積達156萬平方公里，幾乎是中國現存版圖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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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邊境上十幾米高的瞭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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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遺留下來的近200枚大型砲彈 (1)

清朝時期，整個外蒙古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清初的中央政府將蒙古劃分為三部分：分別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習慣上稱為內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則為外蒙古，外蒙古有較大的自主權。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置大臣，定期舉行軍事演習，保障疆域的穩定。清初，沙俄就不斷侵扰蒙古地區，康熙年間，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結沙俄叛亂，在康熙的親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邊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簽定的《恰克圖界約》肯定了蒙古屬于中國，但沙俄的勢力也越過了西伯利亞，伸展到貝加爾湖一帶，為后來的外蒙獨立留下了隱患。清朝開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會分裂出一個蒙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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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遺留下來的近200枚大型砲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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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在雜草之中的日軍步兵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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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東軍在這一地區留下來的碉堡
沙俄在強占中國東北、西北領土的同時，處心積慮地謀求霸占我蒙古地區，以實現其黃俄羅斯迷夢，其先后制定了米勒爾計划、穆拉維耶夫計划、巴達馬耶夫計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領從西伯利亞到長城腳下的大片中國領土。為達到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在1870年以前的中俄條約中，盡管嚴重損害中國主權，也沒改變蒙古屬于中國這一鐵的事實。
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隨著政權更替和中央政府的解体与混亂，蒙古便效仿當時內地的一些省份宣布獨立。沙俄認為分裂蒙古的時机已到，開始培植親俄勢力，并大批發放武器，准備制造事實上的外蒙獨立。年底，在沙俄總領事的授意和指揮下，外蒙驅逐中國官員，宣布脫离中國版圖。一年后，沙俄政府与蒙偽政府簽定了《俄蒙協定》和《商務專約》，這兩個條約确立了沙俄實際上對蒙古的統治。消息傳出，舉國大嘩，從政府到民間群情激憤，內蒙也發表了嚴正聲明，不承認庫倫偽政府締結的一切條約。
1913年是袁世凱賣國最高峰時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內外交困，与袁訂立《中俄聲明文件》，确認中國是蒙古的宗主國，改獨立為自治。但中國政府不能駐軍、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務需兩國協調解決。該條約使中國徒有宗主虛名，而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訂《中俄蒙協約》，确認1913年的文件，沙俄對此十分滿意。
1917年，俄國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部分親中國的王公和政要發起回歸祖國運動，外蒙順利重回祖國的怀抱。1918年中國政府以防止蘇維埃主義擴散和西伯利亞局勢動蕩為由，正式駐軍庫倫。1919年，中國駐軍与外蒙上層達成《改善蒙古未來地位的64條》文件，要求取消自治，然未獲外蒙議會通過，11月中國政府強行通過政令，取消自治和廢除1915年前的條約，并在庫倫設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國革命的胜利影響到外蒙，外蒙的民族分离先驅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積极尋求蘇共幫助，謀求建立獨立的蒙古國。蘇共在中國問題上出爾反爾，轉而支持外蒙的分离運動。
1921年3月，蘇和喬領導成立了傀儡的蒙古人民軍和蒙古臨時政府，6月蘇聯派駐紅軍，7月人民軍与蘇聯紅軍入侵庫倫城，蘇黑巴托爾与喬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憲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勢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國君。為維持分裂，蘇、喬要求蘇聯勢力庇護，同意蘇聯駐軍并協助圍剿流竄在外蒙白俄匪軍与敵對力量。1922年蘇蒙簽定一份協約，蘇聯率先承認外蒙獨立。1923年，蘇黑巴托爾去世，1924年6月，喬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利屬于大呼拉爾，不設總統，平時由政府處理國務。11月第一屆大呼拉爾會議在庫倫召開，确立親蘇聯為不可更改的國策，允許蘇聯駐軍，制定仿蘇憲法，以1911年作獨立紀元，改庫倫為烏蘭巴托(紅色勇士城)。北洋政府及民間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吳佩孚為首的北洋政府對此事十分惱火，但鑒于國力不張，形勢不利，只發表了措辭嚴厲但無實效的政府聲明，對外蒙獨立不予承認。
外蒙地區在蘇聯的扶持下非法獨立，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中國朝野的一致抗議，鑒于此，蘇聯一方面派重兵保護獨立，并与外蒙簽定互助協定，大規模駐軍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簽定的《中蘇協定》承認外蒙是中國的一部分。1927年，蔣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時，蘇聯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的獨立，蔣介石回電拒絕，并責令外蒙執政者放棄獨立，回歸中國。
1928年，外蒙古發生大規模反對獨立并要求回歸祖國的統一進步運動，蘇聯以平叛為由進行血腥鎮壓，整個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統一人士要求民國政府出兵外蒙，中蘇軍隊在外蒙東部邊界發生小規模戰斗。蘇軍不愿擴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國軍隊也沒再進入外蒙。此后，蔣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戰爭，使南京政府無力于外蒙事務。親蘇的喬巴山趁机又得到發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滿蒙獨立事端，外蒙甚至与偽滿洲國簽訂邊界協定，從事分裂國家的勾當。至此，外蒙古在抗戰期間成為事實上的獨立國。
偽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界問題原本是內蒙古與外蒙古兩個部落之間的邊界問題。領土爭戰源於清末。外蒙的車臣汗部落在內蒙的新巴爾虎部落的土地上建了一座“祝清皇聖上萬壽無疆”的小廟—哈拉哈廟。建廟前，車臣汗部落允諾定期向新巴爾虎部落交付廟址和進出哈拉哈廟通道的地租。但廟建成後，車臣汗部落卻辨稱哈拉哈廟是建在自己的領地上。由於該廟是爲朝拜清皇所建，新巴爾虎部落也不便阻止車臣汗的香客往來，但由此埋下了邊界爭端的引子。後來，車臣汗部落為外蒙古管轄而新巴爾虎部落仍屬中國，這個小小的部落邊界之爭升級為“國界”之爭。從清到民初，這個官司無人能斷。
三, 關東軍的野心
1935年1月12日，偽滿洲國軍情部接到蒙軍進駐哈拉哈廟的情報後，立即命令駐海拉爾的興安北警備軍派部隊監視蒙軍行動並相機收回該廟。1月14日，興安北警備軍司令烏爾金少將命令興安騎兵第七團設法將蒙軍趕走，收回該廟。1月23日，興安北警備軍中的日本教官本田少佐及瀨尾中尉率領偽滿洲騎兵一個班及新巴爾虎左旗的官員前往哈拉哈廟。日本軍官根本不把蒙軍放在眼裡，認為只要一嚇唬，蒙軍就會退出哈拉哈廟。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派去傳話的新巴爾虎左旗的官員從哈拉哈廟回來說，蒙軍根本不理睬談判一事。瀨尾中尉自恃對廟周圍地形熟悉，率領兩名士兵向廟門衝去。在距廟門150米左右時，廟牆內的蒙軍開槍，瀨尾和一名新安軍士兵被打死，另一名士兵騎馬逃回。
1月25日，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七團前往增援。由於天寒地凍，大雪紛飛，蒙軍有房屋和廟牆為依託，而第七團沒有炮不敢貿然進攻，雙方隔哈拉哈河對峙。1月28日，日本駐海拉爾騎兵旅團第14騎兵聯隊(相當於團)由海拉爾開往哈拉哈廟。1月30日，蒙軍退走。未經交火，日軍佔領了哈拉哈廟。幾百名日本騎兵擁擠在廟內廟外，等了四天，不見蒙軍動靜。日軍柰不住嚴寒，於2月3日撤回海拉爾。之後，興安北警備軍的一部在哈拉哈廟大殿屋頂上搭了瞭望台，廟門前挖了散兵壕，架了鐵絲網並安裝了直通海拉爾的電話。
哈拉哈廟事件之後，哈拉哈河沿岸的偽滿洲國國境警察分駐所與蒙古國的國境警備隊之間衝突不斷。日本關東軍認為這其中有機可趁，指令偽滿洲國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提出召開會議重新劃定邊界的建議。但當時的中國政府並不承認偽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認為這兩個國家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偽滿洲國和蒙古國雙方也均未承認對方的國際地位，都視對方為傀儡政府，因而在外交上無法溝通。於是由日本出面，請蘇聯搭橋，通過日、蘇間的交涉，蒙古同意派代表團赴滿洲里參加談判。這次會談史稱“滿洲里會議”。
滿洲里會議於1935年7月1日舉行了開幕式。與會雙方誰也沒想真正坐下來解決邊界問題，而是各懷鬼胎。由於偽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所以雙方視這次“國際”會議為拓展各自國際活動空間的機會，日方在九一八後窺探外蒙古多年，但不摸蒙方深淺，也不知蒙蘇關係的深淺；更不知道蒙古對“日滿提攜”的態度。所以日方試圖通過這次會議打探蒙方虛實。滿洲里會議的滿方首席代表名義上是滿洲國興安北省省長凌升，而談判大權實際操縱在日本陸軍中佐齊騰正齋手中。滿洲里會議拖拖拉拉地開了好幾次，直至1935年11月25日休會，雙方不歡而散，無果而終。
1936年2月12日，關東軍駐海拉爾騎兵第14旅團的衫本部隊和偽滿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七團一部共500餘人，分乘26輛汽車，越過貝爾湖西岸的邊界線向蒙軍挑釁，雙方在蒙古烏蘭胡都格展開激戰。日滿軍配有兩輛裝甲車，三門大砲和兩架轟炸機。蒙軍由騎兵第六師派士兵兩百餘人乘六輛汽車前往堵截，並配有四門山砲，四輛裝甲車，還有兩架戰鬥機助戰。雙方激戰四小時，日滿軍不支，退回偽滿國境內。

烏蘭胡都格戰鬥後，蘇聯外交部召見了日本駐蘇大使，聲明：“滿蒙邊境衝突事件的頻繁發生不能不引起從1921年起就一直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著友好關係的蘇聯政府的嚴重關切。”斯大林在接見美國記者霍華德的談話中表明了蘇聯在日本進犯蒙古人民共和國時所採取的立場。斯大林說：“如果日本決定進犯蒙古人民共和國而侵害其獨立，我們就不得不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像我們在1921年援助過它一樣。”斯大林所說的1921年蘇聯援助蒙古，是指在1920年~1921年初白俄男爵溫甘倫在日本的援助下侵入蒙古車臣汗部落並一度佔領庫倫（今烏蘭巴托），並建立了親日的偽政權，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領導人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在蘇聯的援助下成立了臨時人民政府。蘇聯出兵蒙古並擊潰了溫甘倫的武裝，收回了庫倫。

1936年3月16日，蒙蘇簽了<<蒙蘇互助議定書>>。其中第二條規定：“如果締約國一方受到武力攻擊時，另一方要予以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的一切援助。”同時，蘇聯著手改建了連接外貝加爾同蒙古之間的各條公路，並開始建築雙方國境鐵路。蘇聯空軍的飛行中隊也進駐了蒙古。

3月21日，日本關東軍對蘇聯政府的強硬姿態不予理會，再次越境挑釁。日軍出動了1,500多人的機械化部隊，由澀谷大佐指揮。日軍的機械化部隊遭到了蘇、蒙空軍12架飛機的空襲，7架日機飛來參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空戰，日軍再次敗陣。這次戰鬥後，滿蒙邊境平靜了下來，雙方又開始了邊界談判並舉行了1936年的滿州里國際會議。

1936年8月，日本首相、陸相、海相，藏相、外相召開五相會議並制定了北攻蘇聯，南下南洋群島的<<國策基準>>。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日本需要德國的支持，11月25日, 雙方在柏林簽訂<<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日德在協定的附件中規定：締約一方與蘇聯發生衝突時，另一方不得採取有利于蘇聯的措施。蘇聯的情報機構事先已探知到協定的內容，後來還在報紙上發表了<<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內容。在這種日蘇互不信任的背景下，1936年的滿州里會議徹底破裂。

日本關東軍侵占中國東北後一直以蘇聯為假設敵，一直認為與蘇聯交戰只是時間問題。至於蒙軍，關東軍以為，傾其全國兵力不過15,000名騎兵，不值一戰。只是蘇軍的戰鬥力是個謎。在1904-05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是勝利者；在1918年日本遠征軍進攻海參威、伯力和赤塔的戰爭中，日軍也取得過勝利。從1918年以來，蘇聯紅軍沒有打過正規的大戰，所以對蘇軍的戰鬥力，儘管還是未知數，但日本軍界仍然自認勝算在握。日本大本營則是本着 “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的方針在制定對蘇的戰略、戰術計畫 。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 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關東軍訓練有素的步兵聯隊開往中國前線。駐防在海拉爾地區的防衛司令笠井中將也率他的騎兵軍團開赴華北平原作戰。因此，日本大本營制定的進攻蒙古和蘇聯外貝加爾的“北進計畫”暫時停頓下來。
  
1938年6月13日，蘇聯三等政治大將留希科夫叛逃到偽滿州國吉林省琿春縣。留希科夫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遠東地區的負責人。當時蘇聯大規模的肅反工作正是由內務人民委員會負責。日本軍方認為，連肅反的負責人都亡命國外，可見蘇聯遠東地區軍內肅反運動的殘酷程度。1938年7月，蘇軍少校佛倫特從蒙古人民共和國叛逃到內蒙蘇尼特旗並提供了蘇蒙軍隊的重要情報。同年8月, 蒙軍騎兵六師宣傳科長賓巴大尉叛逃到偽滿的呼倫貝爾，並提供了蒙古國內的肅反情報以及蘇軍進駐蒙古的情況。從1936年至1938年兩年來，蘇聯紅軍中的兩萬餘名各級指揮官遭到清洗，5位元帥只剩下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兩人，其餘3位都被處決了。15名集團軍司令員有13人被清洗；85名軍長中有57人被清洗；195名師長中有110名被清洗；406名旅長中有220名被清洗；那些未被清洗者，大都也是惶惶不可終日。蘇軍在失去這些高級指揮官後，還能有效地進行戰鬥嗎?

緊跟蘇聯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在進行大清洗。蒙古部長會議主席耿東，軍政部長兼人民革命黨總司令杰米德，參加滿州里國際會議的蒙古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桑布等一批黨政要員被處決。10名騎兵師長及一些軍隊高級軍官也被處決。

這時關東軍司令部認為佔領蒙古的時機已經到來，在兩三年內蘇蒙軍隊難以恢復元氣，必須抓住這個有利時機。按關東軍的設想：佔領烏爾巴托後，進一步向恰克圖推進，爾後切斷貝加爾鐵路隧道，從而使蘇聯的遠東地區與內地的交通中斷，以佔領整個蘇聯的遠東地區。
四, 調兵遣將
1939年5月4日，日本抓住一次小的邊界衝突機會，擴大事端，拉開了滿蒙邊境諾門罕大戰的序幕。這一天，蒙軍第24國境警備隊的馬群在哈拉哈河東岸爭議地區放牧。興安北騎兵警備三區的士兵將蒙軍和馬群趕回哈拉哈河西岸。蒙軍認為這是偽滿軍隊的挑釁，於是實行反擊，一舉佔領了偽滿軍在河東岸的哨所。偽滿軍的增援部隊和蒙軍的增援部隊進行了兩輪較量。至5月12日雙方拉鋸對峙。但此時軍事衝突的規模已升至團級作戰單位。

關東軍駐海拉爾的第23師團(军)師團長小松原太郎中將認為機會已到，時值春季，土地乾燥，正是在草原上用兵的時候。於是他立即將情況向關東軍總部報告，請求增援，小松原是蒙古和蘇聯通，這時他期待著對蘇蒙進行重大的軍事行動，這不但關係到實現帝國的戰略構想，也關係到他個人的前程。如果一戰將蘇蒙打垮，那蒙古或西伯利亞總督的頭銜非他莫屬。關東軍總部接到小松原的報告後也興奮異常。關東軍終於要在北線和西線有所作為了。總部立即增援小松原12輛95式重型裝甲車和5架輕型轟炸機。
5月14日，日軍及偽滿軍在裝甲車和飛機的支援下將蒙軍趕回了哈拉哈西岸並造成蒙軍數十人的傷亡。小松原估計，如果蒙軍短時間不返回東岸，則說明蒙軍的指揮系統確因 “清洗”而運作不靈。那日軍就可以越過哈拉哈河，向蒙古內地推進；如果蒙軍在近日內返回河東岸，則必有蘇軍做後盾，或蘇蒙聯軍共同作戰。那時第23師團的主力將果斷出擊殲敵于哈拉哈河東岸。

哈拉哈東岸這塊有爭議的領土約500平方公里，按中蒙地圖現狀，已經劃歸蒙古人民共和國。因為哈拉哈河已經不是界河了。

5月18日前方報告，發現蒙軍大規模部隊在哈拉哈河西岸運動，並在哈拉哈河上空發現蘇聯飛機，小松原雖沒想到敵人的反應會如此之快，但他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他估計敵人一定會越過哈拉哈河來收復失地，於是小松原制定了一個三面合圍的作戰計畫，這時在海拉爾機場集結的日軍飛機已有66架之多，加強了空中威懾力量。蒙軍也是有備而來，他們集結了兩個師的部隊並配備了一個蘇軍T-34火焰噴射坦克連（12輛坦克）和72輛裝甲車。

雙方交戰後由於蘇蒙軍隊在重武器上佔有絕對優勢，一直壓制著日軍的進攻。日軍炸坦克的“敢死隊”也難以接近蘇軍的坦克，蘇軍坦克的火焰噴射器大顯神威。燒死了不少日軍，日軍三面合圍中一面的指揮官東八百藏中佐被擊斃。是役，日軍被擊斃700餘人，12輛重型裝甲車和6輛汽車全部報銷，還損失了馬匹、機關炮、機槍等不少重武器。戰鬥中，蒙軍的一個師部被日軍突擊，師長沙日布少校陣亡。
雙方在哈拉哈河進攻與防守在交替進行著。蘇軍在重武器上的優勢彌補了蘇軍作戰經驗的劣勢。蘇軍的第11坦克旅和第7裝甲汽車旅共有兩百多輛裝甲戰車，而日軍只有8門速射炮和12門山砲，根本擋不住蘇軍的裝甲攻勢。而且，日軍的四一式山砲只有7100米的射程，但日軍砲兵陣地距蘇蒙砲兵陣地有8100米。日軍的大炮鞭長莫及。相反蘇蒙軍八門山炮的射程是10700米，可以從容不迫的打到日軍陣地。僅此一條，日軍就吃了不少虧。至6月8日，蘇蒙軍攻佔了哈拉河東岸地區並開始構築永久工事。
日軍第23師團的小松原中將添油加醋地將擊斃蒙軍師長的消息上報給關東軍總部，又經總部轉給了日本參謀本部。參謀本部認為雙方互有勝負，對開戰以來的形勢仍持樂觀態度。參謀本部的分析是：一. 蘇軍準備不足，師團一級指揮人員都為年輕幹部，缺乏經驗，抵擋不住訓練有素的皇軍。 二. 蘇聯正面臨歐洲邊境的軍事壓力和緊張局勢，蘇聯支持蒙古的堅決性受到懷疑。當時的陸相阪垣征四郎中將是製造九一八事變，建立偽滿州國的罪魁禍首。關東軍製造的諾門罕事件，正是沿著他的步伐向蒙古和蘇聯的外貝加爾進軍，焉有不支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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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中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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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工事

1939年6月1日，蘇聯白俄羅斯軍區副司令朱可夫上將正在對一次演習進行講評，突然莫斯科來了電話，命令朱可夫立即動身，次日向國防人民委員（國防部長）報到。這個電話使朱可夫大吃一驚，兩年來，自己的上級和同事以“叛徒”、“內奸”、“反革命”的罪名被清洗、處決。難道這回輪到他了? 朱可夫懷著極為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夜車。

朱可夫生於1896年，1915年被徵入沙俄軍隊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後參加了紅軍騎兵。1923年升至騎兵團長。他所任職的騎兵第39團後改為高速坦克團，從此朱可夫鑽研坦克戰成為坦克戰的專家。1938年，作為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朱可夫曾來中國研究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6月2日在莫斯科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的辦公室裡，朱可夫接受了去諾門罕前線指揮對日作戰的任務。當日下午4時朱可夫即飛往蘇聯的遠東城市赤塔。赤塔是蘇聯第57特別軍軍部所在地，該軍的一部是與日軍在諾門罕交戰的主力。但軍部距離戰場有120公里之遙，軍長和軍政委並不了解前方的戰況，而且對作戰物資的準備也很不足。按國防人民委員的命令，解除了57特別軍軍長的職務，任命朱可夫為軍長。接替指揮權之後，朱可夫立即將軍指揮所設在哈拉哈河西岸，並開始集結兵力和軍用物資。

從此，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輸繁忙起來。開始時只是幾列軍用列車為一批，後來，各批列車間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有時甚至由30列軍用列車組成一批運行。軍用物資下了火車再由汽車長途跋涉至哈拉哈河岸的前線。空軍也調來120多架飛機並就近開闢了若干個野戰機場。

有了蘇聯人撐腰的蒙軍最高統帥，人民軍總司令喬巴山元帥也來到前線視察，在部隊中搞政治攻勢並突擊發展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員和蒙古人民青年團團員。同時還大搞慰問和授勳儀式。
6月上旬和中旬，蘇軍飛機進入滿州國縱深，向關東軍的後勤給養和部隊集結地發動了空襲。在一次有30架蘇聯飛機參與的大規模空襲中，炸燬了日軍500桶汽油，還有一次15架蘇聯飛機飛到阿爾山市實施了空襲。蘇聯飛機的編隊轟炸出乎關東軍的意料。以前雙方有過多次小型空戰，由於日軍飛機戰鬥性能好，駕駛員經驗豐富，使得蘇聯空軍吃了一些虧，因此，蘇聯飛機很少越境，即便有，也只是單機偵察，現在居然來編隊轟炸，這說明蘇聯空軍得到極大的增援，另外日軍還觀測到蘇軍在前線新佈置了大炮和坦克。
日本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根據前方小松原中將的報告，決定向諾門罕增兵。除小松原的第23師團(军)，全部集結在將軍廟，諾門罕一線外。增派第七師團第26聯隊(师)、第28聯隊的第2大隊(团)，第1坦克師團(坦克军)的兩個坦克聯隊(坦克师)，由阿爾山溫泉方向向諾門罕集結並歸屬於小松原指揮。第7師團是關東軍最精銳的機動部隊，直屬關東軍司令部，一直駐紮在齊齊哈爾，該師團有4個步兵聯隊總兵力25,000人，第7師團參加過1904~05年在中國進行的日俄戰爭，是日本皇軍的驕傲。第1坦克師團也是日軍最精銳的坦克部隊，下屬3個聯隊。師團長安岡正臣中將是小松原中將在陸軍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該師團擁有282輛坦克和37輛裝甲車。在接到關東軍司令部的命令後，安岡正臣親率兩個坦克聯隊，計182輛坦克和37輛裝甲車增援前線。
關東軍在增援步兵和裝甲、坦克部隊的同時，还全面佈置空軍力量。1939年6月21日，日本空軍第2飛行集團（軍）司令嵯峨徹二中將，把他的司令部遷到海拉爾市。同時調來了第7、9、12、15共四個飛行旅團，集中了戰鬥機八個中隊，輕轟炸機二個中隊，重轟炸機六個中隊，偵察機二個中隊共計119架飛機。在海拉爾市佈置了78架飛機，在阿爾山佈置了41架飛機，作出對諾門罕前線的夾擊態勢。 
蘇軍得知關東軍空軍主力入駐海拉爾市後，在6月22日立即出動150架飛機空襲日軍集結地和各野戰機場。日軍也出動飛機應戰。雙方從22日到24日，在諾門罕地區上空大戰三日，共消耗70架飛機。此後，蘇機越打越多，而且出現了新型的戰鬥機。日軍在開始時佔有優勢，幾天後由於援機不繼，不斷虧蝕老本，駕駛員頻繁起飛疲於奔命，逐漸喪生了空中主動權，處於被動的地位。
為了挽回空中頹勢，嵯峨徹二中將提出：對蘇軍在蒙古境內的野戰機場進行奇襲，以突襲的手段消滅蘇聯空軍的有生力量。關東軍司令部認為，既然蘇軍空襲了滿州國境內的日軍基地，日軍就可以越境轟炸蘇軍的基地。這是關東軍司令部職權範圍內的事。但是，日本參謀本部卻沒有把入境蒙古轟炸蘇軍基地看作是戰術手段。擔心入境轟炸會導致戰爭規模擴大，從而發展成在滿州的全面戰爭，那樣將會影響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戰事。另外，根據情報，蘇聯援軍不斷，並作了充分的準備，不像事先預料的那樣“不堪一擊”或“蘇聯不會堅決支持蒙古”。現在朱可夫上將來到諾門罕前線指揮，蘇聯肅反的“大清洗”沒有涉及到他，這說明他是斯大林的親信，也說明斯大林對諾門罕事件的重視態度，所以日本參謀本部以為應該將事件控制在邊境衝突的水準上。據此，參謀本部立即電告關東軍總司令植田謙吉大將，反對越境轟炸。但關東軍司令部求戰心切，正因為名將朱可夫來指揮，更要與他較量一下，否則經過幾年準備才到手的大好戰機不就喪失貽盡了嗎？從交戰上看，日軍的步兵要強於蘇軍，而現在蘇軍在戰場上佔便宜是因為蘇軍倚仗空軍的優勢，如果消滅了蘇軍的空中有生力量，地面戰鬥將有利於關東軍。因此，關東軍司令部仍然背着參謀本部秘密準備轟炸蒙古境內的蘇軍野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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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6月27日清晨4時，黎明前的海拉爾機場裡100多架日軍飛機引火待發，灰白色的機體在晨曦中朦朧可見。第7飛行旅團長寶藏寺少將帶隊起飛。機群用了30多分鐘陸續起飛和空中編隊。第一編隊集團是戰鬥機，第二、三編隊集團分別是重型和輕型轟炸機，最後一個集團仍是戰鬥機，四個集團都是菱形編隊，佈滿了海拉爾市上空，日本飛行員們此時興奮異常，在當時的世界空戰史上，這是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空襲行動。
6時，飛行編隊飛過貝爾湖。6時20分到達蒙古境內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軍各野戰機場上空。蘇機蒼促起飛，慌忙應戰。在日軍戰鬥機攻擊蘇機的同時，數十架日軍轟戰機投下了全部炸彈，成排的炸彈從轟炸機上平行下降，爾後斜插向機場停機坪和跑道。蘇軍機場頓時被黑煙籠罩住了。經過短暫的沉寂之後，機場周圍的高射砲開火了，這使得日機編隊不得不提升飛行高度，這樣第三飛行集團的轟炸精度有所下降。
7時40分日機編隊返回海拉爾市，寶藏寺少將向關東軍司令部報告的戰果是：擊落蘇軍飛機99架，擊毀地面蘇軍飛機25架，共124架，在蘇軍簡史中所提到在6月22日至24日的空戰中，蘇蒙空軍擊落日機56架，自己損失14架，而沒有報告6月27日日軍偷襲造成的重大損失。不過，這也符合前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報喜不報憂的習慣。
日本空軍的集團轟炸使蘇聯駐蒙空軍第100飛行旅團和第22驅逐機團遭受嚴重損失。日軍轟炸的成功，暴露出蘇聯遠東空軍的致命弱點: 對空監視，通訊聯絡和駕駛員經驗等都落後於日軍。蘇軍總參謀部以為，日本空軍深入蒙古內地進行轟炸，而且轟炸規模在當時世界空戰史上是空前的，這一舉動反映出日本軍方的決心和強大的物質後盾。轟炸證實了蘇軍的判斷，日軍的作戰目標是佔領蒙古，進而入侵外貝加爾湖到海參威的蘇聯遠東地區。這次轟炸之後，日軍實際控制了哈拉哈河一線的空中優勢，給蘇蒙地面部隊帶來被動局面。蘇蒙軍在哈拉河西岸的砲兵優勢從此喪失。日本空軍可以輕易地從空中襲擊蘇蒙軍的砲兵陣地。更重要的是，伴隨着空襲成功，日軍大規模的地面攻勢將隨之而來。日軍不會給蘇聯空軍喘息和補充的機會。根據其它情報，日軍前線指揮官是小松原中將，此人曾任日本駐蘇聯武官多年，對蘇軍狀況和遠東地理熟悉。目前關東軍正在濱州線（哈爾濱至滿州里），白阿線（白城子至阿爾山）的鐵路支線上加緊運兵，從空中偵查，在長達70公里的諾門罕草原前線佈滿了日軍帳蓬。一切跡象表明大規模的地面攻擊可能隨時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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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諾門罕戰爭的蘇軍飛行員
為此，伏羅希洛夫元帥下令緊急支援諾門罕前線。為了彌補空軍的損失，蘇軍飛機立即從內地遷場至蒙古前線，戰鬥機增至151架，轟炸機增至116架。代理空軍司令鮑爾吉金少將和參加過西班牙對德意空戰的48名優秀飛行員趕赴前線。同時，炮兵司令沃羅洛夫大將也來前線研究炮群佈置。野炮團、山炮團、迫擊炮團、榴彈炮團，以及由大型牽引車拖帶的150毫米89式加農重炮團等源源不斷地開往前線，蘇軍裝甲兵司令巴甫洛夫大將也率領兩個坦克旅和三個裝甲汽車旅進駐哈拉哈河西岸，在不到一週的時間內，蘇軍的空軍打擊力量、火炮、坦克、和裝甲力量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安岡正臣中將率領著第1坦克師團的主力，從吉林省長春市附近位於公主領的基地出發，經白城，老爺廟，最後到達白河鐵路線的終點--阿爾山。阿爾山是大興安嶺南簏的林區小鎮，因有一個優良的天然溫泉，所以又稱“溫泉” 。火車站附近有溫泉療養院和日本人開的“大和旅館”。這裡是距滿蒙邊境最近的城鎮，關東軍有常駐部隊和不少于的一個團的空軍，這裡也是日本特務機構向外蒙派遣特務的前進基地。因為這些，阿爾山這個小鎮(現為縣級市)在日本也是赫赫有名，直至今日，每年都有不少日本人來此尋查自己或先人的蹤跡。
   從阿爾山向西北有一條延國境線的土路可直達罕達蓋，全程120公里，從罕達蓋再向北60公里，就到了戰場諾門罕。這是一條捷徑，但是大興安嶺的嶺南和嶺北地區氣候差異很大。阿爾山屬嶺南地區，溫和多雨，至6月下旬就陰雨綿綿，林區內河水氾濫，道路泥濘，這同嶺北草原上乾燥的沙土路迥然不同。安岡正臣的坦克，裝甲車，汽車，吉普車在這樣的道路上行駛就如同老牛拉破車，走走停停。泥濘的土路實際上成了車輪軋出的兩條深溝。原定一天的路程，現在兩天也走不完。隊伍中的油料車，彈藥車，給養車等更是遠遠地落在了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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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車輛陷在春季泥濘的道路裡
     第1坦克師團是日本陸軍中最昂貴的部隊，被日本大本營視為軍中之寶，平時只在檢閱或敵陣前炫燿武力時才拿出來展示一下。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時，第1坦克師團曾上過陣，被國民政府第19路軍蔡廷諧的部隊炸壞了幾輛，以後再沒有派上用場。這次是為了對付蘇軍的坦克和裝甲汽車，不得已才被派往前線。為了保護坦克師團不被蘇蒙軍步兵偷襲，隨同坦克師團專門配置了有1,500兵員，裝備精良的尾川步兵大隊。該步兵大隊有輕重機槍各30挺，擲彈筒32個，還有新研制出的火焰噴射器12具。經過艱苦的行軍，第一坦克師團終於在6月29日抵達諾門罕，與第23師團和第7師團會合。
至6月29日，諾門罕前線日軍指揮官小松原中將已經集結的兵力有：
第23師團：步兵第64、71、72聯隊，炮兵第23聯隊，工兵第23聯隊，騎兵第23聯隊，輜重第23聯隊、汽車第4聯隊。

    第7師團：步兵第26、27聯隊，速射炮4個中隊，第28聯隊的第2加強大隊。    

第一坦克師團：第3、4坦克聯隊，獨立野炮第1聯隊，野砲第13聯隊，工兵第24聯隊，獨立高炮聯隊，汽車第3聯隊，滿州偽軍1個騎兵師和興安北警備軍的4個團。
共計兵員36,000人，坦克182輛，裝甲車51輛，大炮112門，汽車400餘輛。此外，空軍第二飛行集團的180架飛機也聽從小松原的調動。
日軍的架勢拉開了，箭在弦上。
    小松原的作戰計劃是：

    1.
第一坦克師團和步兵第64聯隊從正面攻擊在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軍第9裝甲旅和摩托化步兵第149團陣地。滿州偽軍的騎兵師配合向蒙軍第8騎兵師的陣地進攻。    

2.
第23師團主力和第7師團的第26聯隊從哈拉哈河下游東岸隱蔽渡河進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區，向哈拉哈河與胡魯斯台河匯流處進攻，然後接著向北進攻，在哈拉哈河西岸形成與第一坦克師團和步兵第64聯隊對哈拉哈河東岸蘇軍的夾擊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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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門罕前線日軍指揮官小松原太郎中將 (Lt. Gen. Komatsabara Michitaro)

五, 偷雞不成
7月1日，準備渡河向西岸進攻的第23師團的先鋒在小林覺少將的率領下開始行動，大軍在白天進入了哈拉哈河東岸的高地，這裡是大片的沙漠地區，酷熱難忍。士兵們的水早已喝光了，周圍湖泡子裡都是鹹水，只能就地挖坑，趴在地上吸吮地下的潮氣。這時河西岸的蘇軍觀察到了日軍的行動，不斷放冷炮進行試探，日軍開始有傷亡。小林覺命令：不准還擊，不准暴露大部隊的行動，堅持到天黑後再開始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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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準備偷渡哈拉哈河的步兵和裝甲汽車部隊
   夜間渡河要由汽車聯隊先將浮橋運送到河邊，再由工兵聯隊架設浮橋。不想黑夜不見五指，汽車聯隊將浮橋運錯了地方。當找到渡河點，架好橋後已是黎明了。天亮前後，日軍的15,000人全部渡過了哈拉哈河。這時諾門罕方向響起了炮聲；安岡正臣的坦克部隊已按計劃向河上游東岸的蘇軍發起了進攻。
    隨第23師團渡過哈拉哈河的小松原估計，如果順利，小林覺先頭部隊的騎兵3小時後就可以到達連接東西岸蘇軍的哈拉哈河浮橋，那時，西岸的蘇軍後方毫無防備，而東岸的蘇軍被小林覺和安岡正臣的部隊兩面夾攻，已是甕中之鱉。看來所謂的紅軍名將只不過是在馬上舞刀的一介武夫而已，沒有進過日本陸軍大學，何以同皇軍較量？想到此，小松原好不得意。但是正當小林覺的大部隊過河後向北推進時，遇到了駐守在河東岸蒙軍第15加強團的阻擊。這個團號稱加強團，但只有不到500人的兵員，2門炮和9挺重機槍。
日軍第71聯隊第一大隊長橫田千野少佐率3個中隊1,000餘人向蒙軍陣地衝鋒。蒙軍全力抵抗，不久，僅有的兩門炮和9挺重機槍全被摧毀。團長達爾札瑪布這時意識到了日軍兩面夾擊的戰術，也意識到了該團陣地的重要性。他命令全團與陣地共存亡。陣地上手榴彈與炸藥包轟轟作響，許多蒙軍戰士手持炸藥包與衝上來的日軍同歸於盡。山坡上到處是拼刺的人群，亂槍陣陣。這時，一棵子彈正中橫田千野少佐的眉心，他成了日軍第一個喪命的中級軍官。蒙軍第15加強團抗擊著兩倍與已的日軍。一些指揮員戰至最後一人時與敵人同歸於盡。這場血戰，蒙軍戰死400餘人，生還者全是傷員。但是，這個團的犧牲拖延了小林覺部隊兩個多小時。就在這兩個多小時裡，蒙軍騎兵第六師佈置好了第二道攔截日軍的阻擊線，為朱可夫贏得了時間。
日軍的渡河地點和同蒙軍第15加強團交戰的地點被稱為巴音查岡。由於日軍第1坦克師團和第64步兵聯隊對哈拉哈河東岸蘇軍正面攻擊的火力很猛，加上日軍飛機猛烈轟炸蘇軍坦克旅的集結地，巴音查岡的戰鬥被這些爆炸聲淹沒了，沒能引起蘇蒙軍指揮部的注意。正巧，蒙軍的蘇聯顧問阿夫寧上校到蒙軍騎兵第6師視察，看到了蒙軍第15加強團被包圍，騎兵第6師正在出發增援。阿夫寧立即返回蘇軍指揮部向朱可夫報告了巴音查岡的情況。朱可夫判斷出了日軍的戰術企圖。並推測，既然日軍敢過河迂迴作戰，其兵力和裝備不會少於正面進攻的部隊。根據戰場狀況分析：正面進攻的日軍兵力是一個坦克師，一個騎兵師，一個步兵聯隊和不少於40門大炮。那麼在巴音查岡的日軍兵力將不相上下。
針對這支以小林覺少將為前導，小松原中將指揮的15,000人的渡河日軍，朱可夫上將組織了150輛坦克，154輛裝甲車，90門大炮並調用了全部飛機，決心圍殲這股迂迴來犯的日軍主力。
7月3日晨8時，在拂曉渡河後的日軍完全佔領了巴音查岡。但他們沒想到這股蒙軍如此頑強，日軍損失兵員600多人，包括兩名少佐級軍官。更為遺憾的是，戰鬥拖延了近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使朱可夫有時間組織反擊。儘管日軍殲滅了蒙軍一個團，但喪失了戰機。如果奇襲變成了陣地戰，那這次偷渡戰役就失去了意義。考慮到這些因素，小林覺少將命令先頭部隊停止前進，利用巴音查岡高地構築散兵掩體，以圖自保。
小林覺的命令剛送出去，第一批蘇軍轟炸機和殲擊機就呼嘯而來對日軍進行轟炸和掃射。緊接著蘇蒙軍的大砲開始了猛烈轟擊。日軍一時無法展開火力，只能在沙地上自顧自地挖掩體保命。一個多小時後，蒙軍騎兵第六師裝甲營的45毫米車載加農炮開了過來進行游動射擊。同時，朱可夫派來的蘇軍第11坦克旅的150輛坦克也隆隆駛來。第11坦克旅旅長雅柯夫列夫少將親率前衛營高速馳援蒙軍騎兵第六師，上午九時許就到達了巴音查岡。據雅柯夫列夫觀察，日軍至少有各種大炮56門，其中還有16門反坦克炮。蘇軍只有這支坦克旅孤軍趕到，而步兵尚未到達。但是，由於日軍遭遇到空襲和砲擊，陣勢混亂。於是雅柯夫列夫少將果斷命令全旅以營為單位高速前進，衝向日軍。日軍慌忙以炮兵和裝甲車進行阻擊，並組織“人肉炸彈”抱着反坦克地雷衝向坦克。蘇軍坦克有不少損耗，但全然不顧，繼續向前猛衝，其中一個營的20餘輛坦克突破了日軍的陣地衝向了日軍師團司令部。
上午10時，朱可夫親率第7裝甲汽車旅和第24摩托化步兵團馳援，向日軍全面進攻。154輛裝甲車上的45毫米機關炮潑水似的射出成串的炮彈。日軍的野炮、山炮、迫擊炮、裝甲車、重機槍一齊還擊。巴音查岡周圍爆炸聲震撼大地，煙柱沖天而起，戰鬥達到了白熱化。在20多輛坦克衝向小松原中將的師團司令部時，又有10餘輛蘇軍裝甲車跟了上來。師團司令部的12輛裝甲車全部被蘇軍坦克擊中起火。這時日軍的其它部隊被蘇軍撕成幾塊，都在各自為戰、聯絡不上。小林覺的部隊也被蘇軍的摩托化步兵團扭住。唯一保護師團司令部的希望是調上預備隊。但此時預備隊也被蘇軍第11坦克旅的一個營和蒙軍騎兵第6師的一部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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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的裝甲汽車和戰士
這時小松原一看，完了，拔出了指揮刀，……。正在危急中，一個日軍速射砲中隊在亂中穿過師團司令部，正好用來救急。4門速射炮在擊毀七輛蘇軍坦克和裝甲車後只剩下一門，全中隊也只剩下6人。這6個人和1門炮，保住了師團司令部。
午後三時，蘇機繼續轟炸哈拉哈下游上日軍的浮橋，切斷增援和補給。午後四時，蘇蒙軍縮小了包圍圈。日軍幾次反衝鋒都不奏效，反坦克炮全部被摧毀；野炮、山炮都沒有了炮彈，日軍只得收縮兵力，組成圜形防禦，利用“肉彈攻擊”，“自殺戰術”來造成蘇蒙軍的傷亡。

7月3日黃昏，蘇蒙軍對小松原渡河作戰部隊的包圍圈逐漸縮緊，只有通往日軍浮橋的一面，蘇軍沒有緊逼。朱可夫的考慮是：渡河到西岸的日軍戰鬥力很強，以蘇蒙軍現有的兵力，不能就地全殲敵人。目前已取得了豐碩的戰果，應該逼迫殲敵退回東岸，在敵人潰退時集中炮兵火力將其消滅。  


關東軍副參謀長矢野音三郎少將率隨軍觀戰的參謀們在渡河作戰的兩天一夜中看到第23師團兵員和裝備損失慘重，饑渴和疲勞幾乎使士兵們喪失了戰鬥力。而蘇軍儘管損失了上百輛坦克和裝甲車，但炮彈充足，攻擊不斷，看不出戰鬥力減弱的意思。矢野估計7月4日蘇軍會發動攻擊，到時候浮橋能否保住就很難說了。更糟的是空軍第二飛行集團，自7月3日下午就不見了日機的蹤影，怎麼呼叫也沒有用。矢野少將，小松原中將和參謀們商議後認為，蘇軍的空中和地面優勢都很大，攻勢也猛。而自己打坦克的速射炮都已損失貽盡，野炮炮彈已打光，兵員損失很大，拖炮的馬也被炸死不少，各聯隊、各大隊被分割包圍，通訊聯絡困難，再拖延下去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於是，矢野少將以關東軍司令部的名義命令第23師團終止在西岸的戰鬥，撤回東岸，然後集結兵力全力對付哈拉哈河上游東岸的蘇蒙軍。 


撤退的命令下來後，日軍士兵爭先恐後爬上汽車，師團指揮部也亂作一團，蘇軍指揮官在望遠鏡中觀察到了這種情形，命令炮兵猛烈轟擊。日落以後，日軍全面退卻，戰場上的火光照耀著漆黑的草原，在巴音查岡的東面斜坡上，幾千具屍體，大批的死馬，被擊毀的火炮，裝甲車，汽車鋪滿了草原和沙丘。空氣中瀰漫著人畜屍體的血腥氣。 


7月4日拂曉，第23師團主力撤回了東岸，只剩下掩護撤退的第7師團第26聯隊還沒有撤下來，小松原命令部隊停止前進，等候第26聯隊。師團司令部和關東軍司令部的軍官們剛剛坐下來休息，蘇軍又開始了炮火追擊，一發重炮炮彈就落在距司令部不遠的地方。隨後，成群的炮彈落在了師團指揮部所在地，師團參謀長大內少將中彈身亡，大內成了第一名在諾門罕喪命的日本將官。大內是騎兵出身，在日本陸軍大學擔任教官多年，專門研究蘇聯軍事，大內的喪命給23師團增添了頹喪情緒，官兵們鬥志全無。      


日軍第23師團撤回哈拉哈河東岸以後，留在西岸的第7師團第26聯隊還在同蘇軍的裝甲部隊苦戰，掩護主力部隊撤退。第7師團是關東軍最精銳的步兵師團，其中的第26聯隊又是第7師團的主力，當第26聯隊奉調前來援助小松原中將並擔任進攻西岸的任務時，遠在齊齊哈爾的第7師團師團長園田中將就感到憂慮，園田對與蘇軍作戰並不樂觀。根據關東軍司令部的情報，朱可夫的裝備和兵員充足，而諾門罕戰爭又是斯大林的一大國際賭注，是必須讓朱可夫打贏的。園田還聽說蘇軍的裝甲、炮兵、和空軍司令都去了諾門罕前線，這些都不是好兆頭。對蘇軍在蒙古野戰機場的空襲激怒了俄國人。俄國熊是要不顧一切地撲過來的。因此園田中將派副官將親筆信送給第26聯隊聯隊長須見新一郎大佐。囑咐須見大佐要謹慎，不要冒進，要帶好隊伍，一定安全返回。園田還特別建議如有可能將聯隊的軍旗留在後方。這等於是與須見大佐的“訣別” 。日本陸軍的傳統是軍旗在，聯隊在; 軍旗丟失或被敵人奪走，聯隊的番號就從建制中一筆勾消。第26聯隊一到哈拉哈河西岸就承受着空中和地面的雙重攻擊，這個聯隊表面上是第23師團的預備隊，在師團司令部右後方警戒，但是蘇軍第11坦克旅和蒙軍第6師的裝甲營首先就向他們攻擊，他們曾被三面圍攻，當小松原準備投入這支預備隊時，他們自身難保，一兵一卒也派不出來。後來小松原的第23師團撤回了河東岸，命令第26聯隊掩護，蘇蒙軍的所有步兵，騎兵，坦克，裝甲車，大炮一股腦地將火力發洩到第26聯隊頭上，聯隊的三個大隊被分割包圍。第一大隊因突出在前方損失最慘，大隊長戰死，代理大隊長收容隊伍時，1000餘人的大隊只剩300人。而這300人也在沙丘裡苦戰了兩天一夜，滴水未進，渴得發狂。他們冒死衝鋒去奪取蘇軍的馬克沁式水冷式重機槍，因為槍內有5升冷卻水。實際上，第26聯隊不是在掩護主力撤退，而是自己在拼死突圍。7月5日晨，聯隊殘餘的一部分已從浮橋上逃回西岸，傷員和聯隊的另一部尚未能突圍渡河。這時蘇軍的坦克駛近日軍浮橋橋頭，日軍慌忙炸橋，從這以後潰退下來的日軍和傷員沒有了浮橋。絕望之餘，只能以他們耗盡了的體力泅水渡河，這時蒙軍騎兵追上來揮刀猛砍，蘇軍飛機沿河掃射，哈拉哈河成了日軍的地獄。

這一仗，關東軍領教了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協同作戰的厲害，無論在指揮藝術還是武器裝備上，蘇軍已不是1905年的沙俄軍隊了。

六, 坦克大戰

當小松原率領15,000人渡河作戰和潰敗的同時，按預定計劃，安岡正臣中將率他的第1坦克師團也向駐紮在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軍發起了進攻。安岡正臣的佈置是：右線為吉丸清武大佐的第3坦克聯隊（中型坦克35輛，裝甲車27輛）。左線為玉田美郎大佐第4坦克聯隊（輕型坦克35輛，中型坦克17輛，裝甲車10輛）。第23師團的第64步兵聯隊及工兵聯隊隨第3坦克聯隊進攻。工兵聯隊要相機佔領蘇軍在哈拉哈河上的浮橋以接應西岸小松源的部隊。宮尾大佐指揮的獨立野炮第1聯隊以36門90式野炮支援左右兩線的進攻部隊。

7月3日，日軍在進行了30分鐘的炮擊後，左右兩線的坦克開始向蘇軍陣地撲去。在接連突破蘇軍兩道步兵防線後，日軍遭到蘇軍的猛烈炮擊，炮火切斷了日軍步兵與坦克之間的銜接。這時日軍的坦克也陷在了蘇軍佈置的鋼絲網陣中，這種螺旋形鋼絲網很細，彈性很好，不易被坦克駕駛員發現，當日軍坦克駛過去後鋼絲就纏住了坦克履帶，不但影響了坦克速度還會使坦克原地打轉，於是這些減速的或原地打轉的坦克就成了蘇軍大炮的活靶子，當日軍坦克兵鑽出坦克清除鋼絲時就會被蘇軍步兵的機槍殺傷。無奈之中，日軍坦克只得後撤等待步兵支援。這一耽擱，安岡正臣的部隊失掉了全部戰機，因為此時朱可夫的裝甲坦克部隊正在哈拉哈河下游對付小松原的部隊，騰不出手來收拾安岡的部隊。到了7月4日，蘇蒙軍將小松原的主力趕回哈拉哈河東岸之後，蘇軍第11坦克旅和第7裝甲汽車旅立即回師哈拉哈河上游，尋找安岡的坦克部隊決戰。中午時分，蘇、日兩軍坦克在陣前遭遇，蘇軍的80輛T-28坦克，12輛T-130火焰噴射坦克和300餘輛裝甲車在第5步兵機槍旅的配合下將安岡正臣坦克師團的87輛坦克和37輛裝甲汽車包圍，雙方空軍也在坦克對陣的上空撕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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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的野炮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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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95式輕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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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97式中型坦克
[image: image19.png]



蘇軍T28坦克 (1)

“兩軍對陣勇者勝”的俗語在現代戰爭中要大打折扣。無論勇氣多大，沒有物質基礎，沒有有效的武器，還是要挨打。蘇軍的坦克噸位大、裝甲厚、火炮射程遠而且射速快。相比之下，日軍的坦克就矮了一截。日軍坦克欺負沒有成建制坦克部隊的中國軍隊和游擊隊綽綽有餘，但在蘇軍坦克面前就全然不是對手。從空中望去，這兩支坦克部隊就如同龐大的牛群與一小群羊在對打，蘇軍的戰車數量又多噸位又大，橫衝直撞，日軍由於脫離了步兵的支援，也就沒有了抱著反坦克地雷去拼命的〝人肉炸彈〞，只好坦克對坦克地硬碰硬。在近7公里寬的戰場上，500多輛各式坦克，裝甲車混戰成一團。炮聲隆隆，火光四射，煙柱沖天。對陣後不久，日軍第3坦克聯隊長吉丸清武大佐的指揮坦克就被蘇軍擊中車毀人亡。不一會兒，日軍的37輛裝甲汽車全部報銷，坦克也損失了40餘輛，蘇軍T-130火焰噴射坦克在30米的近距離內向日軍95式輕型坦克射出一條條火龍。在火焰的高溫下，日軍坦克被燒得彎曲歪扭，在車內彈藥的爆炸中成了一堆廢鐵。在這場力量懸殊的坦克戰中，安岡正臣損失了一半的坦克和全部的裝甲車，餘部狼狽潰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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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T28坦克 (2)


蘇聯空軍在6月27日遭到日軍空軍的大規模偷襲後進行了緊急補充，一下子又投入了三個驅逐機團（331架戰鬥機），三個中型轟炸機團（181架中型轟炸機），一個專門的夜間獨立轟炸團（36架重型轟炸機），而日軍東拼西湊也只有戰鬥機160架，轟炸機和偵察機150架，共計310架。同蘇軍的500多架飛機相比，明顯是在劣勢上。這樣，蘇軍依靠物質實力和下大賭注的決心又拿回了諾門罕前線的制空權。

7月6日凌晨，蘇軍的坦克和裝甲部隊第一次主動向日軍陣地發起進攻。日軍坦克不敢與蘇軍坦克正面接觸，只能躲在沙丘後伺機隱蔽射擊。近一天的激戰下來雙方各有損失，但是日軍偌大的第4坦克聯隊此時只剩下中型坦克4輛，輕型坦克15輛，而裝甲汽車是一輛也沒有了。


在渡河迂迴作戰和正面坦克攻堅都受到重創之後，小松原中將和安岡正臣中將馬上進行了總結。兩人一致認為: 蘇軍有坦克和大炮的雙重優勢，日軍的坦克在蘇軍面前無所作為。白天在遼闊的草原上與裝備優良的蘇軍作戰，對皇軍十分不利。日軍還缺少遠程重炮來對付哈拉哈河西岸的蘇軍炮群。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夜襲蘇軍陣地。在夜間，蘇軍的飛機用不上，大炮也瞎了半隻眼，而蘇軍的坦克在夜間也便于“人肉炸彈”去接近。
七, “重炮速勝”
    7月7日夜，日軍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夜襲。面對蘇軍陣地，日軍排出了四支攻擊隊列。從左向右，第一支為坦克第3聯隊和步兵隊第64聯隊；第二支為坦克第4聯隊和步兵第72聯隊；第三支為步兵第26聯隊；第四支為步兵第28聯隊，尾川大隊及工兵第24聯隊。後面有野炮第13聯隊和獨立野炮第1聯隊的炮火支援，各部隊按計劃到指定地點集結。步兵第72聯隊在集結時暴露了目標，西岸蘇軍150毫米加農炮群對準第72聯隊就是一陣猛轟。炸死日軍101名，炸傷191名。聯隊裡的中隊長被炸死了一半。九時後，日軍的兩個炮兵聯隊對蘇軍陣地進行了30分鐘的壓制射擊，隨後，安岡正臣中將指揮這四個夜襲攻擊隊列向蘇軍陣地衝鋒前進。這次衝鋒是步兵在前，坦克在後，與常規顛倒，坦克作為步兵的支援炮火隨步兵前進。步兵進攻時，又將工兵爆破組，火焰噴射器小隊和“肉彈攻擊班”放在最前面，企圖以最少的犧牲掃清道路。當蘇軍的坦克從黑暗中出現時，肉彈”和火焰噴射器立即就撲了上去。這一着果然奏效，蘇軍退卻，日軍在的兩只攻擊隊列在夜間1:30至凌晨4:30之間佔領了蘇軍在哈拉哈河東岸的陣地。然而，7月8日天一亮，蘇軍就開始了反擊。先是一排烟幕彈打了過來，在日軍陣地前形成一道烟幕，日軍無法瞄準射擊， 隨後蘇軍飛機俯沖投彈並掃射日軍陣地，蘇軍坦克一字排開炮擊日軍在前沿的速射炮陣地。日軍的炮兵陣地被炸起火，拖炮的馬匹多被打死，炮兵大隊長也喪了命。當蘇軍的坦克壓到日軍陣前時，日軍坦克不敢迎戰，慌忙後退，蘇軍收復了夜間丟失的陣地。
    7月8日夜間，日軍又拼湊了5,000人進行第二次夜襲。但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日軍的炮兵火力沒有發揮出來，部隊在雨中不好聯絡，不好支援。自然，又沒有進展。 
這些武器裝備處於劣勢的日軍此時同中國的游擊隊一樣只能靠夜襲和奇襲討些便宜。 7月9日， 日軍又組織了第三次夜襲。這次日軍孤注一擲，將所有炮兵都調到最前線轟擊蘇軍陣地。另外還派工兵中隊和奇襲小隊去炸蘇軍在哈拉哈河上的浮橋。而蘇軍則調動密集的炮火和裝甲車反衝鋒，雙方短兵相接。後來蘇軍還把專門的探照燈車開到戰場為反衝鋒的蘇軍坦克和裝甲車照明。至7月10日凌晨，日軍終於攻佔了蘇軍的幾處高地，然後掘壕固守。蘇軍在白天組織了幾次反攻但不奏效。蘇軍步兵也不再後退，雙方開始在哈拉哈河東岸4至6公里處對峙。放眼望去戰場上屍體成堆，幾千匹戰馬和拖拉大炮的馬匹屍體散發著腐臭， 附近所有的小湖泡子都被屍體污染了，日軍又開始為飲用水發愁。日軍各大隊不得不組織敢死隊去背水---水源都被蘇軍炮火封鎖了。
日軍在這三次夜襲中死傷4,500多人，蘇蒙軍死傷946人。蘇軍以武器裝備的優勢重創了日軍，日軍得到了幾處蘇軍陣地。
     從小松原渡河作戰到哈拉哈河東岸的坦克會戰，再到日軍的三次夜襲，至此，關東軍已經死傷萬余人。面對現實，關東軍司令部命令停止進攻並着手進行戰線整頓。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和作戰課長寺田雅雄大佐來到前線，與隨軍視察的關東軍副參謀長矢野音三郎少將和其他參謀們在綜合研究了雙方態勢，檢討了前一階段的戰術措施後作出了如下調整與安排：
    1. 安岡正臣的第一坦克師團損失過半 。事實證明日軍坦克不適應與蘇軍坦克對陣。現由安岡中將率余部返回原駐地。
    2. 在地形上蘇軍陣地高於日軍陣地，蘇軍大炮射程遠，日軍陣地多在蘇軍的火炮射程之內。日軍應速調重炮進入前線，壓制蘇軍炮兵。
    3. 增加反坦克打擊手段。  
    4. 補充第23師團的兵員和武器裝備。
按照關東軍司令的作戰調整與安排，3個重炮聯隊和一個重炮旅團立即從旅順海防砲臺等地調往諾門罕前線。這些重炮部隊是：
    野戰重炮第1聯隊，150毫米榴彈炮16門，聯隊長三鳩義一郎大佐。
    獨立野戰重炮第7聯隊，100毫米加農炮16門，聯隊長鷹司大佐。
    穆棱重炮聯隊，150毫米遠程加農炮4門，聯隊長染谷大佐。
旅順重炮第3旅團，150毫米遠程加農炮4門，旅團長畑勇三朗少將。
日軍的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師，以上相當於4個師的重炮部隊一共只有40門重炮。這是因為重炮太大、太重。以野戰重炮第1聯隊為例，一門炮要16匹馬才能拉動，在沙地運動時，馬匹數量還要增加，這些馬的飼料加上馬工的後勤保障，又需要其他的馬匹來運輸。隨重炮部隊還有觀測、軍械、獸醫、馬蹄鐵製造和安裝、彈藥、被服以及自衛部隊等。關東軍雖然有重炮，但沒有拖炮的重型車輛，在滿州也沒有供重炮和拖車行走的公路。這些同蘇軍比起來自然就矮了一截。150毫米榴彈炮的最大射程是11.9公里，每門炮一次作戰發射的炮彈份額是1,500發炮彈。16門炮就需要24,000發炮彈。作者在諾門罕戰場遺址見到的日軍遺留的炮彈重量都在每顆60公斤以上。這樣一算，一個重炮聯隊就需要1440噸炮彈。這些重炮是設計用來防守重鎮的，尤其是海防重鎮，這次為了對付蘇軍的重炮陣地，關東軍下了大本錢。
當蘇、日雙方沿哈拉哈河一線大戰的同時，在諾門罕前線來了一支奇特的日軍部隊。這支部隊的駐地周圍布滿了防空高射炮。專門的巡邏隊牽著德國種或日本種的警犬晝夜守衛，即使是日軍自己的部隊，也不能接近這支奇特部隊的駐地。當時日軍的軍服為黃色，而這支部隊的服裝都是草綠色，所有人的軍帽前沿上都綴有一顆黃星，且人人都是帶手槍，佩軍刀的軍官裝束。隊伍中也有不少統一穿草綠色西服的文職人員。他們肩上佩有肩章，胸前綴有紫色，黃色或白色的星以作標識。這支神秘的部隊人數不多，其他日本部隊都對他們敬而遠之。這支部隊的對外番號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這也就是中國人民熟知的“七三一細菌部隊”的前身。由於部隊長是石井四郎大佐，日軍通常稱這支部隊為“石井部隊”。部隊總部設在距哈爾濱市20公里的平房鎮，佔地面積達六平方公里。從1936年至1945年，這裡曾建起了150多座大小不同的建築。成批的活人在這裡被當作細菌試體，至少9000人慘死在這裡。其中有蘇聯人，朝鮮人，但中國人占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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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的重炮
諾門罕戰爭時“給水防疫部”的編制是第一部（研究鼠疫、霍亂、傷寒等傳染病）；第二部（研究細菌炸彈，濾水器及細菌戰的氣象條件，還有7架運輸機）；第三部（研究攻擊農作物的細菌）及總務部和訓練部。
石井四郎是日本細菌戰的創始人。1927年他在京都帝大醫學院以一篇防疫學的論文獲博士學位後開始從事將細菌用於武器的研究並把傳染性最強的鼠疫作為研究重點。儘管當時歐洲，包括納粹德國都將鼠疫排除在戰爭武器之外。 
在諾門罕戰爭開始時，關東軍司令部就指示石井部隊擬訂出在哈拉哈河一線進行細菌戰的計劃。如果日軍失利，細菌戰即付諸實施。為此，石井四郎擬出了三個作戰方案:
    1. 用大炮向敵人陣地發射細菌炮彈。
    2. 空投瓷瓶炸彈。每只炸彈中裝有5,000只帶有鼠疫細菌的跳蚤。
    3. 派出敢死隊，在哈拉哈河上游投撒細菌或毒品，全面污染水源。
小松原中將認為這三個方案都不可行，大炮發射難於保密，且日軍炮兵陣地經常遭到蘇軍炮擊。空投細菌彈的飛機可能被蘇軍在日方陣地上擊落，這將危及自身。敢死隊的成功性也不大，因為蘇軍派部隊嚴密把守水源。最後，還是決定由石井部隊中的碇常重少佐組織敢死隊去撒佈細菌。
    7月13日，碇常重少佐率一支22人的敢死隊來到哈拉哈河上游，他們用兩隻充氣橡皮船和十幾個金屬容器將22.5公斤炭疽病菌撒在河中，同時還撒了傷寒、霍亂和鼠疫細菌。裝有細菌的容器被推下河後，慢慢地釋放帶菌液體，最後容器沉入河底。兩名軍官同時提取水樣，測試水溫並拍照。 
關東軍自知很難逃脫發動細菌戰的罪行，所以從開始就製造假象。小松原在7月16日中的日記中寫道: “昨日蘇軍重轟炸機轟炸了胡魯斯台河水源地，在前一天此地也受到轟炸，彈坑裡出了水，經化驗有赤痢菌，目前正在調查中……” 看，賊喊捉賊。1949年12月26日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的遠東軍事法庭上碇常重在諾門罕進行細菌戰的文件和照片被提出作為日軍進行細菌戰的物證。
日軍投撒細菌後， 蘇軍沒有感染或疫情報告。倒是一名日軍士兵因接觸感染死於傷寒。
7月16日晨3時，蘇聯空軍的一個小編隊轟炸了富拉爾基嫩江鐵橋。轟炸機一共只投下8枚炸彈，而這8枚炸彈也沒有給大橋造成損壞。但是，這次轟炸的影響巨大。富拉爾基是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西側的工業重鎮，在嫩江上的富拉爾基鐵橋是中東鐵路的咽喉，也是關東軍支持諾門罕戰爭的重要運輸通道。從旅順海防要塞等地調往諾門罕前線的重炮就是通過這座大橋到達戰場的。但是，超出轟炸的戰術意義，蘇軍長途越境轟炸的戰略企圖是什麼？這個問題讓關東軍司令部絞盡了腦汁。
蘇軍的轟炸目標越過了大興安嶺，到達了北滿洲國的中心齊齊哈爾市。由此推斷，戰爭可能就不僅局限於諾門罕地區。如果蘇軍計劃全面進攻滿州，當蘇軍已經在諾門罕地區吸引了關東軍的大量兵力後，就應該在滿州東部的綏芬河或北部的黑河一帶發動進攻。根據日軍在滿州東部和北部國境監視哨及哈爾濱特務機關的情報，蘇軍在北面和東面都加增了兵力，對其遠東空軍也下達了動員令，作好了戰爭準備。從兵力上看，蘇聯的遠東駐軍3倍於關東軍，蘇滿全面戰爭一旦爆發，關東軍不僅兵力不足，還將影響對整個中國大陸的戰事。日本已在中國投入兵員100多萬，但看不出結束戰爭的前景。近來英國人不斷示意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日本議和，並表示願意出面調停。如果中日議和，日本就可以調用在中國的兵力去對付蘇聯。這也是英國政府熱衷充當調停人的目的。
面對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浪潮，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可以觀望局勢，可以“以空間換時間”，但不會輕易與日本議和。日軍的百餘萬兵員散佈在縱橫萬里的中國戰場上，一有稍大一點的戰役，就要從各地調兵，捉襟見肘，疲於奔命。如果此時日軍在中國的大後方滿州再有戰事，並且是與強大的蘇軍對陣，這個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如此分析下來，以大局為重，關東軍在這時不應自找麻煩。但是滿州腹地遭到轟炸而沒有回應，那關東軍的臉面不就丟盡了嗎？
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們爭來吵去，先想了個應急的方法–--下達防空令，全滿州實施燈火管制，各部隊緊急待命。與此同時，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給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發電，請求允許越境進入蒙古轟炸蘇聯空軍基地，以示報復。
而此時的日本參謀本部正為中國戰事而撓頭。華中戰場消耗了101和106兩個師團才打下南昌；現在國民黨軍隊在長沙的守將薛岳準備死戰，又要打長沙會戰，這樣還得從關東軍抽調兵員。在諾門罕這塊偏遠的不毛之地，已經拖住了關東軍8萬部隊和大批重武器，原想一戰而勝，嚇跑蒙古人，打走俄國人。而沒有預料碰上了難啃的蘇聯硬骨頭。日本參謀本部認為關東軍在諾門罕試探蘇聯的代價太大。如果再去越境轟炸，一定會招來更嚴重的後果。鑒於此，參謀本部回電要求關東軍忍耐，不要進行報復性越境轟炸。對諾門罕的戰事不要擴大規模，要盡快解決，目前應考慮如何收拾局面。為慎重起見，參謀本部讓關東軍參謀長磯谷濂介中將去東京開會。
在7月20日的東京會議上，磯谷中將堅持關東軍必須果斷回擊，必須在諾門罕打垮蘇軍，如果示弱，蘇蒙軍反而會得寸進尺，反而會擴大戰爭。待磯谷講完，與會者誰也沒有表態，參謀次長將一份陸軍部關於諾門罕戰爭的文件交給磯谷說： “這是經過陸軍部、參謀本部一致通過，並經參謀總長親王殿下裁決的<<諾門罕事件處理綱要>>，你看看吧。” <<綱要>>的方針是：“在盡力使事件限於局部地區之方針下，至今冬前結束事件。” 綱要的細節以不越境，不刺激對方，相機退出戰鬥為主。歷來有“下克上” 傳統(關東軍不執行參謀本部的命令)的關東軍根本不能接受參謀本部的所謂綱要。磯谷中將據理力爭，爭來爭去，參謀本部中島次長的最後讓步是：“此項處理綱要並非大本營和陸軍部的指令，僅供關東軍參考。”東京會議就此結束。磯谷返回滿州後，關東軍司令部的決定是：準備在諾門罕進行全線總攻。
在7月7日至7月12日的日軍幾次夜襲和蘇軍的反衝鋒之後，戰場上平靜了下來。關東軍在諾門罕前線的部隊經過一周多時間的補充調整，除8萬兵員外，還集中了40門野戰重炮，24門120毫米榴彈炮，126門野炮和大量37毫米反坦克速射炮。日軍以為，強大的炮兵將彌補沒有機械化部隊的缺陷，加上皇軍有英勇善戰和勇於犧牲的傳統，這次全線總攻必將獲勝。
為討論總攻的戰術問題，小松原在諾門罕前線位於將軍廟的司令部召開了作戰會議。在會議上，小松原主張作戰仍以步兵夜襲為主，炮兵為步兵開路並隨同步兵前進。理由是在7月上旬的夜襲戰中儘管日軍傷亡很大，沒有達到戰術目的，但也佔領了蘇蒙軍的一些陣地。現在有了炮兵的支持，更有利於步兵的夜襲行動。
而關東軍炮兵司令內山英太郎少將主張全線總攻應以砲戰為主，集中砲火摧毀蘇軍在哈拉哈河西岸台地上的炮兵陣地，炸毀河上的蘇蒙軍浮橋，切斷蘇蒙軍往來東西兩岸的交通，造成對河東岸蘇蒙軍“關門打狗”的態勢，然後步兵攻擊，消滅敵人。
負責重炮部隊的畑勇三郎少將支持內山少將的意見，認為以前第23師團攻擊不利，根本原因是河西岸的蘇軍炮兵。應集中重炮和野炮消滅蘇軍炮兵和前沿火力點；集中山炮和反坦克速射炮對付蘇軍坦克和裝甲車。
小松原中將的副手小林覺少將自然支持小松原的意見。下面的參謀們也都發了言，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最後，關東軍司令部作戰課長寺田大佐拿出了王牌。他說：“這次作戰的中心思想是消滅河西岸蘇軍的炮兵陣地。這樣雖然步兵受到限制，甚至可能在炮戰中出現誤傷步兵的現象，但只要能達到摧毀西岸炮兵陣地的目的就在所不惜，關東軍司令部認為這次炮戰有充分把握，為了殺雞而動用了牛刀，不要有任何顧慮。這是司令官植田閣下的想法。” 既然這是關東軍司令官的意見，還有什麼可爭的呢？小松原無可奈何了。會議決定7月22日晨6：30分開始全線炮擊。
人算不如天算。 7月22日清晨陰雲密佈，細雨綿綿。日軍地面觀測點能見度差，空中觀測的效果也不好，內山少將決定推遲一天進行炮擊。然而蘇軍炮兵卻是全天候的。由於蘇軍事先對東岸日軍目標劃分了炮擊區域，各炮位的俯仰角度及水平方位等參數已經標定完畢。所以蘇軍炮兵很少受氣象條件制約。5：30分起，蘇軍大炮就開始對日軍第72聯隊的陣地進行密集轟擊。中午時分，蘇軍步兵在坦克的配合下開始進攻。雙方在30來的距離內互投手榴彈並進行了幾次白刃戰。日軍1000人的第二大隊拚得只剩200來人。第72聯隊聯隊長酒井大佐請小松源師團長轉告炮兵，轟擊西岸蘇軍炮兵陣地以解脫第72聯隊的困境。但是內山少將以暴露日軍炮兵陣地為由拒絕了酒井大佐的多次請求。因此，西岸的蘇軍火炮在這一天裡為所欲為。酒井聯隊傷亡近1000人，是聯隊編制的三分之一。 氣得酒井在掩敝部內大罵內山。與酒井聯隊為鄰的第64聯隊在這一天也遭到了同樣攻擊。日軍軍官們譏諷地說： “蘇軍炮兵可不管天氣好不好，照打！”

7月24日晨，天空晴朗，紅日初升。日軍各陣地上軍旗飄揚。在長達了35公里的戰場上，日軍各聯隊遙遙相望，等待著總攻擊的命令。晨6時，58架日軍飛機開始對蘇軍陣地進行轟炸。同時在日軍重炮陣地上空升起了一只灰色的長圖形的汽球，氣球下面的吊籃裡，三名日軍軍官在用觀測儀器測定蘇軍重炮陣地的位置。看來日軍的準備也是很充分的，連熱氣球都用上了。
6：30分，日軍先以野炮群發炮以引誘蘇軍重炮還擊，以便發現目標後，再針對以前的觀測記錄進行修正，然後以重炮給蘇軍炮兵以毀滅性打擊。一小時過後，蘇軍炮兵陣地沒有反應。7：30分，日軍又引誘轟擊了30分鐘，對方還是沒有反應。到了8點鐘，內山少將不耐煩了，命令重炮群和野炮群作全速率攻擊。同時建議小松原的步兵在上午10時出擊。據此，小松原向各步兵聯隊，大隊下達了10時出擊的命令。 
8時整，日軍大炮一齊開火，重炮聯隊的直徑150毫米，長600毫米的彈頭從日軍步兵後方十公里的陣地上飛向哈拉哈河西岸，吼聲如雷，地動山搖。師團各部的山炮，迫擊炮，步兵炮也一同助威。就是在中國台兒莊的血戰，日軍也未動用過如此大規模的炮兵。內山少將同時指揮著40門重炮和72門野炮齊頭並射，其興奮的心情可想而知。日軍炮兵陣地上熱火朝天，人馬繁忙，瞬時，銅黃呈亮的炮彈殼堆積如山，炮兵們渾身是汗。西岸蘇軍的炮台上黑煙四起，汽車和裝甲車成群地向後撤。 據熱氣球觀測哨報告，至少摧毀了蘇軍16門重炮，蘇軍牽引車正在拖著大炮變換陣地，蘇軍無法回擊。內山命令，炮擊延長一小時，也就是說步兵要推遲到11小時再沖鋒。
午前10時左右，3架蘇軍的伊爾-16型戰鬥機低空向日軍的觀測氣球沖去，對著氣球就是一陣掃射。其中一架飛機直接撞中氣球。氣球一聲爆炸，變成一團火球墜向平原。氣球吊籃裡三名日軍炮兵觀測軍官的屍體也不知飛到哪裡去了。地面上40門野戰重炮在失去了觀測信息後便成了瞎子，停止了射擊。一段時間後，經過間接觀測，才恢復炮擊。這一上午，日軍的40門重炮和72門野炮向蘇軍陣地傾瀉了200多噸鋼鐵，彈藥的消耗是巨大的。為了〝大炮速決〞，儘管日軍的炮彈儲備並不充分，也不得不忍痛割肉。
可是，蘇軍的炮兵並沒有遭到重創。午後，在轉移到新的陣地後，蘇軍大炮開始反擊。炮彈傾盆大雨一般落在日軍陣地上，而且越打越猛。蘇軍的炮彈發射量甚至超過了日軍。
同一天，日軍第2飛行集團的輕、重轟炸機和戰鬥機傾巢出動，在哈拉哈河上空襲擊蘇軍陣地。蘇軍的六個高射炮團奮起迎擊。熾密的高射炮火飛向高空，在空中散發開千萬朵白色的彈花。100多架蘇軍飛機也來迎戰，哈拉哈河一線天翻地覆。這場空戰下來，日軍飛機被擊落14架，蘇軍飛機損失數目不詳。
[image: image22.jpg]



日軍第2飛行集團的戰鬥機
皇軍的步兵在這一天倒了大霉。在日軍發起炮擊之前，各大隊接到了在上午10時整全體出擊的命令。後來炮兵的內山少將決定延長炮擊一小時，步兵的出擊改在上午十一時。由於炮戰激烈，日軍各聯隊與各大隊之間的電話線被炸成碎段。為了修復，成班的電話兵被炸死，有的步兵大隊從炮戰一開始就與聯隊失掉了聯繫。因此，延長一小時出擊的命令沒有能傳達到所有部隊。10時整，位於最前沿的幾個日軍大隊按原計劃發起衝鋒。這些日軍不但受到蘇軍炮火和機槍的轟擊掃射，而且還遭到從自己後方飛來的野炮炮彈的轟擊。當日軍第72聯隊第1大隊在10點30分沖上蘇軍陣地時，1000多人的大隊只剩下百餘人，蘇軍退走了，日軍佔領了陣地，這時，一陣日軍炮彈襲來，這剩下的一百多名日軍全被自己的炮彈給幹掉了。第72聯隊聯隊長酒丼大佐捶胸頓足，大罵炮兵的內山少將，發誓要將內山送上軍事法庭。日軍的這些的無謂損失完全是由於高層指揮官經驗不足考慮不周造成的，作為前線總司令，小松原中將不應該同意內山少將延長炮擊一小時的陣前動議。
這一天裡，儘管有種種不順利，但是日軍步兵還是拼死向前推進了兩公里。蘇蒙軍在日軍的攻勢下不得不後退，小松原命令步兵鞏固陣地，同時命令炮兵向前推進，然而，炮兵向前推進的命令卻遭到炮兵將領們的反對。
 日軍第一天的炮戰結果，並非像想像的那樣樂觀，並沒有重創蘇軍重炮陣地， 相反，炮戰中暴露出日軍大炮性能的劣勢。例如：蘇軍150毫米的89式加農炮有30公里的射程，而日軍的加農炮只有18.1公里的射程，在所有不同種類的野炮和重炮中，日軍只有兩種，共24門大砲在射程上稍遠於蘇軍的同類炮型。而且蘇軍在哈拉哈河西岸的陣地地勢高，居高臨下，在炮兵觀測上處於絕對優勢。因此，在第一天的炮戰中，日軍損失了各種炮38門。正是為彌補日軍大炮射程短的劣勢，小松原才命令炮兵全線推進。但是炮兵的畑勇三郎少將認為，炮群構築陣地，排列炮位，標定目標，劃分射程，制訂射擊方向圖等一系列技術措施，需要幾天的緊張操作。放棄現有陣地和技術數據，實在可惜，這是其一。其二，觀測氣球被打落，失掉觀測手段，空軍又無空中優勢，無法提供空中觀測，陣地移動後，觀測精度更無保障。其三，在松軟的沙土上移動重炮談何容易，據此，畑勇三郎少將堅決反對移動炮群。
這時，前方各部隊的損失數據報了上來，並且點名控告炮兵指揮官，一些人員損失是炮兵造成的。這更使小松原堅定了移動炮群的決心，作為炮兵司令的內山少將，完全明白雙方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位置很難處。但是，〝炮戰速勝論〞已經破產，為了自己和炮兵的前途，必須支持步兵的進攻。因此，內山提出了抽出兩個炮兵大隊隨步兵前進的折衷方案。
7月24日，日軍繼續全線猛攻，目標是哈拉哈河上的蘇軍浮橋。日軍的飛機和炮兵集中火力對準蘇軍的橋頭陣地，炮火攻勢之猛，超過了前一日。終於，蘇軍的浮橋被擊中，橋頭的蘇軍步兵和高射炮部隊慌忙退卻。日軍的一個大隊乘勢衝過浮橋，企圖爬上河西岸的高台地奪取蘇軍大砲。此時前線各部隊的少壯派軍官以為攻勢得手，忙不迭地率隊衝過哈拉哈河去攫取〝戰功〞。
突然，從河西岸的山口和山頂上湧出幾百輛蘇軍坦克和裝甲車，佈滿了山野。這是雅柯夫列夫少將的第11坦克旅和米秀林上校的第8裝甲汽車旅。坦克的火炮和裝甲車上的機關炮下雨般地潑向衝鋒的日軍。日軍各個肉彈攻擊班懷抱反坦克地雷與坦克和裝甲車同歸於盡。但是蘇軍並不後退，並且對日軍形成包圍圈，將日軍往哈拉哈河裡趕。這時，三個〝肉彈〞衝向雅柯夫列夫的指揮坦克，其中兩人被蘇軍坦克的機槍射殺，另外一名滾向坦克。只見火光一閃，雅柯夫列夫少將和坦克乘員們全體犧牲。
蘇軍坦克和裝甲車的反衝鋒把日軍趕回了河東岸，日軍被迫全線後撤。與步兵同時推進的兩個日軍炮兵大隊在半夜進入陣地。天亮之後才發現所在的地形是個斜面，有一半暴露在蘇軍炮兵的直接觀測範圍之內，於是遭來一頓痛擊，兩門150豪米的榴彈重炮被擊毀。

蘇軍炮兵總司令瓦日諾夫大將和前線炮兵指揮官高爾金少將已指導炮兵們將每一塊日軍攻擊點標在射擊板上，制好了距離，角度換算表，日軍進攻到哪裡，哪裡就遭到猛烈的轟擊。
這時，小松原又要求關東軍司令部給前線速撥彈藥----日軍的炮彈不多了。既然炮戰不能速決，就要打消耗戰了。此時，關東軍司令部來了命令：〞立即停止攻擊，鞏固東岸陣地並構築工事。〞但是消耗戰和防守戰又給小松原帶來了新的難題。戰線長達35公里，攻不易，守更難。整個戰線都在蘇軍炮兵的射程之內。由於炮戰失利，關東軍炮兵司令內山英太郎少將連同他的司令步調回原駐地。戰場炮兵司令由旅順重炮第3旅團長畑勇三郎接任。
八, 你方唱罷我登場
諾門罕戰爭自5月4日開戰至7月25日，關東軍已投入了飛機310架，坦克182輛，裝甲車61輛，各種大炮188門。13名將軍。21名大佐率領8萬多兵員並未達到將蘇蒙軍擠出哈拉哈河東岸戰術目的；至於試探蘇軍，佔領蒙古和蘇聯遠東領土的戰略企圖更是遙不可及。這其中除去武器裝備低劣，後勤補給效率低等客觀因素外，主觀因素是關東軍司令部屢次判斷失誤，過高估計日軍力量，致使一敗再敗。為了穩定軍心，鼓舞士氣，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於7月29日到諾門罕前線視察。閱兵典禮之後。植田又從齊齊哈爾調來第7師團第27聯隊的兩個大隊和一個炮兵大隊增援前線。至此除去還有一個大隊守備齊齊哈爾之外，整個第7師團全部投入戰場。之外，還從瀋陽調來四谷大佐的第一獨立守備隊。最後，將全滿洲的速射炮全部集中在諾門罕，以對付蘇軍的坦克和裝甲部隊。
從此，小松源中將轉攻為守，開始構築據點式永久性越冬工事，要與蘇蒙軍持久抗衡。
〝敵人的招數使完了，現在看我們的了。〞這是中國大陸的抗日電影《地道站》裡的一句台詞。使用地道戰，地雷戰，游擊戰等方式抗敵實在是出於無奈，而不是選擇。雖然這些方式的用兵規模不能同諾門罕的大規模陣地戰相提並論，但是借用這句台詞來形容此時蘇軍的情形卻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在日軍擺出持久陣地戰的姿態時，朱可夫上將正在緊張地進行大反擊的準備工作。這時蘇軍大本營已將諾門罕前線的第57特別軍擴編為第1集團軍。朱可夫被任命為集團軍司令。集團軍內不但有步兵，炮兵，坦克裝甲兵，還有工兵，防化兵，傘兵，通信兵和運輸部隊。
根據情報，實戰觀察和研究分析，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和朱可夫認識到諾門罕戰爭絕不是單純的邊界衝突，關東軍並未放棄入侵蒙古和蘇聯遠東地區的企圖。如果日軍在中國戰場得手或蔣日議和，日軍就會在邊界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因此，朱可夫認為蘇軍要打一次大規模的殲滅戰，譬如，全殲日軍一個師團，這才有可能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這樣蘇軍才能從亞洲戰場騰出手來去應付歐洲的局面。朱可夫的意見得到了國防人民委員會和蘇軍總參謀部的支持。從烏拉爾軍區和外貝加爾軍區調來的增援部隊隊源源不斷。至此，朱可夫指揮的部隊有：
摩托化步兵第36，50，57，73，79，84師，特設第82師，第5步槍機槍旅
第7，8，9，10裝甲汽車旅(346輛裝甲車)

第6，7，11，32坦克旅(498輛坦克)

第185和赤塔重炮團(116門大砲)

第212傘兵旅

8個高射炮大隊(約100門炮)

6個飛行團(作戰飛機581架)

蒙軍騎兵第6，8師(協同指揮) ，以及工兵，通訊，運輸部隊。
蘇軍總參謀部又以外加貝爾軍區為主，組成遠東集團方面軍，司令部設在赤塔，司令官為希特侖大將，以此作為朱可夫上將的後盾並協調前線的後勤，運輸工作。蘇聯政府極其重視這場戰爭，要求只能勝利，不許失敗。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時，日軍曾在滿州大敗俄軍。俄國十月革命後，日軍又組織遠征軍進駐蘇聯遠東地區。這些往事使世人懷疑蘇軍的戰鬥力。諾門罕戰爭的結果關係到蘇聯的國際威望和蘇聯在當前混亂國際局勢中的分量。當時德國已佔領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並分割了立陶宛。4月意大利佔領了阿爾巴尼亞；而日本已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全面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這只是時間問題。所以蘇軍不但要勝，而且要大勝。從軍事意義上講，戰爭的實踐可以檢驗新武器，新技術，新戰術。這場戰爭對蘇軍來講也是難得的機會。為此朱可夫的部隊得到了當時最新型的T-28坦克，鷗式和伊爾-16型戰鬥機，以及新型火炮。
軍需物資的運輸量更是驚人。其中炮兵彈藥18,000噸，燃料7,500噸，空軍彈藥6,500噸，食物4,000噸，其他物資4,000噸，僅這些就已經是40,000噸的運輸量。
從最近的火車站到前線有750公里，一輛載重汽車需要5天的往返時間，這就需要3500輛汽車和1400輛油槽車才能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運輸任務。為此，從蘇聯內地調來了1250輛卡車和375輛油槽車，加上現有運力，還缺幾百輛汽車。於是炮兵部隊的火炮牽引車也加入了運輸的行列。
此外，兩個鐵道兵團在58天內鋪設了324公里的鐵路。這樣，750公里的公路運程一下縮短了近一半。以當時的條件，在邊遠的外蒙古能夠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是不可想像的。自然，這些大規模的後勤調動也完全出乎關東軍的意料。他們還不知道死之將至。 
在蘇聯方面將諾門罕前線的蘇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後，日本方面也將諾門罕前線的部隊編制進行了調整。考慮到戰爭越打越大，而且參戰部隊已過8萬人之眾，這已經遠遠超過了第23師團長小松原中將的指揮範圍。為此，東京的參謀本部決定建立第六軍(集團軍) ，司令部設在海拉爾市，在前線將軍廟設立指揮所，直接指揮在諾門罕的戰事。參謀本部調任第13師團師團長荻州立兵中將為第6軍軍長，藤本鐵雄少將為軍參謀長。
從形式看，建立的第6軍，指揮機構升了級，但實際上沒有新的變化。還是那些部隊，只不過多了一層指揮機構。其實，日軍參謀本部的意思是: 建立了第6軍之後，關東軍司令部就不必直接指揮作戰，而可以把精力放在如何收拾局面上。但是，關東軍司令部的幕僚們並不認為有建立第6軍的必要。這不是剝奪了關東軍司令部對諾門罕戰爭的直接指揮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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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的野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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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伊爾-16型戰鬥機
為了不暴露大舉反攻的準備行動，朱可夫的第1集團軍採取各種手段迷惑日軍。
1. 有意在無線電通訊和電話通訊中散佈修築防禦性工事，準備過冬的消息。

2. 將大功率音響裝置放在前沿陣地模仿打樁機、飛機和坦克的聲音。
3. 用卸掉消音裝置的坦克在前線開來開去。使日軍對蘇軍的調動習以為常。
4. 偽裝剛從後方集結過來的重武器裝備。
5.
在哈拉哈河東岸假裝構築半永久性防禦工事，在所有軍事行動中不越邊界。
6.
作戰文件的操作由少數專人負責，與此同時，蘇軍用一日三次定時的空中偵
察和在前線抓俘虜的方法搜集日軍的情報。
1939年8月20日，蘇、蒙軍集中了515架飛機，498輛坦克，385輛裝甲車，各種火炮542門，對日軍發起了總攻擊。沿哈拉哈河一線，總攻的南路由步兵第57師，蒙軍騎兵第8師，第8裝甲汽車旅，第6坦克旅(缺一個營)為主力。北路以步兵601團，蒙軍騎兵第6師，第7裝甲汽車旅，第11坦克旅為主力。中路以步兵第36師，步兵第82師的602團，603團，第5步槍機槍旅和兩個炮兵團組成。
8月20晨5時45分，蘇蒙軍在諾門罕地區向日本關東軍及滿蒙興安軍發起全線總攻。蘇軍大炮首先炮擊了日軍的高射炮陣地。在清除了日軍的防空火力後，蘇軍150架轟炸機和100架戰鬥機轟炸、掃射日軍前沿陣地。8時15分，蘇軍的火炮開始轟擊日軍步兵陣地。8時30分，蘇軍飛機開始進行第二輪轟炸和掃射。日軍35公里長的前沿陣地籠罩在一片煙火中。8時45分，隨著紅色信號彈的升起，蘇蒙軍渡過哈拉哈河，向日軍陣地進攻。
在北線的高地上，第23師團井置中佐的騎兵聯隊在遭受蘇軍的空襲後還沒清醒過來，蘇軍的50輛坦克和蒙軍的500騎兵就攻了上來。蘇軍的一個炮兵團同時從西北方向炮擊井置聯隊。坦克炮、野炮炮彈如炸雷轟頂，成噸地傾瀉在日軍陣地上，每分鐘有200發炮彈落下。掩體的土壁被震坍; 戰壕被炸平，整個陣地沒有隱蔽之處。日軍只能以滾，爬來躲避炮彈，傷亡慘重。衛生兵除了給重傷員包紮外，輕傷員就顧不上了。日軍死守至日落，蘇軍坦克退去後，這一天才熬過去。
在南線，蘇軍的炮擊持續了一整天。日軍各大隊之間的電話線全被炸斷。有一段500米的電話線就有18處被炸斷。修復後又被炸斷。各大隊之間只好派聯絡副官口頭傳達命令。但這些副官們也多在路上被炸死。南線的日軍在這一天中無食無水。彈藥供給也斷了線。僅有的一些火炮根本無法與蘇軍炮兵抗衡。
8月19日夜，蘇軍摸黑在哈拉哈河上架了四座浮橋。近200輛坦克、裝甲車和上千名士兵在8月20日一下子衝到日軍第71聯隊的陣地前。第71聯隊損失慘重。
在中路，小松原佈置了第23師團的主力—---第64聯隊和第72聯隊，約有步兵7000人。這兩個聯隊在70門火炮的支援下，頑強地抵抗蘇軍的進攻，由於在中路正面進攻的蘇軍顧忌日軍後方的炮兵，未使用坦克，因此在8月20日這一天，蘇軍在中路只推進了一公里左右。
從8月20日蘇軍進攻的態勢來看，蘇軍的意圖是: 以機械化部隊從兩翼包抄日軍; 同時針對日軍在中央陣地布置的重兵和後方的援火炮，用步兵以步步進逼，排擠的方法作戰。由於日軍的防守戰線太長，各部隊之間空隙太大。如兩個日軍大隊之間的空隙有4-6公里之多。這樣蘇軍步兵可以在日軍部隊的空隙之間穿插，進而形成對日軍各部隊的包圍態勢。
8月21日，戰鬥進行到膠著狀態。蘇軍猛攻，日軍死守。朱可夫上將將預備隊派到了北線。這支預備隊包括第9裝甲汽車旅和第212傘兵旅。裝甲旅將完成對北線和中路日軍的切割; 而傘兵旅被空投到日軍後方去佔領後勤基地，進而切斷中路日軍與後方的聯繫，同時切斷所有日軍的前線補給。在南線，蘇軍以柴油驅動的重型坦克橫衝直撞。這種重型坦克不怕火焰瓶，更不怕普通地雷。
同時在8月21日，一直少有作為的日本空軍組織了攻擊機群，從上午6時起分為四個衝擊波越境對蘇軍的野戰機場進行襲擊。並企圖奪回制空權。但是由於日本空軍前兩個月在空戰中損失不少，而技術兵種的裝備和人員補充又相對緩慢。現有的飛機、設備、人員只能疲於奔命，以寡敵眾。日機的幾次衝擊都遭到蘇軍的包圍、阻截。轟炸效果不好。到8月22日，只要日機飛近哈拉哈河，就有蘇機前來迎戰，制空權已經被蘇軍所掌握。失去了空中支援和保護的日軍地面部隊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就在此時，日軍第6軍司令荻州立兵中將還在海拉爾的司令部裡強裝鎮靜，並計劃反擊。相反，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在了解了蘇軍的攻勢規模後對照以前的一些情報，略有所悟，覺得可能陷入了朱可夫的圈套，急派副總參謀長矢野少將赴前線了解情況。
面對蘇軍兩翼包抄合團的態勢，第6軍司令部裡有三種意見。炮兵司令畑勇三郎少將主張使用第6軍總預備隊，從戰線的某一點實施強有力的反突擊，然後再外圍與守軍里外襲擊。但問題是大部隊突擊出去後就是哈拉哈河，而河水已被石井的撒放的細菌污染。部隊沒有水源，難以維持。第6軍參謀長藤本少將主張從守軍中抽調主力連同預備隊組成攻擊部隊，大迂迴到蘇蒙軍包圍圈之外實施反包圍。這個方案的致命落點是日軍兵員不足。沒有10萬人的兵員，難以實現反包圍，小松原中將主張抽出13個步兵大隊 (約1萬3千人) 在南線與蘇軍進攻南線的部隊決戰，只要除盡這一路蘇軍，北線和中路的壓力就會緩解。
三位將軍各自列出有利於自己觀點的歷史戰例和證據，對著地圖爭論不休。荻州中將雖然同意藤本參謀長的方案但苦於兵力不足；​​ 畑勇三郞的方案要犧牲大量兵源，代價太大。最後勉強通過小松原的方案。第六軍的反攻計劃在8月23日才制定出來，命令下達到各聯隊時已是半夜了。各聯隊倉促準備，疲憊不堪。日軍官兵對這次反攻憂心忡忡。
8月24日晨3時，日軍開始集結，去執行荻州軍長的命令：“給進攻之敵以果斷反擊，將其消滅在哈拉哈河東岸。”各級軍官們在經歷了這幾週與蘇軍的交戰後心裡都很清楚: 反攻是無望的，只能加速士兵的死亡的部隊的毀滅。
第六軍的反攻計劃是：以兩個聯隊加上8個炮兵中隊從北線進攻，將蘇軍的注意力吸引到北線。然後以三個聯隊加上8個炮兵中隊和工兵部隊，國境守備隊共23,000人從南線主攻，力圖吃掉在南線的蘇軍。反攻前線總指揮為小松源中將。南線主攻的部隊指揮官為森田少將 (南線左翼) 和小林覺少將 (南線右翼) 。剩下的炮兵分為攻勢組，用以支援南線進攻和守勢組，用以支援北線佯攻。
從武器裝備，兵源佈置的細節和反擊的戰略意圖各方面看，第六軍的反擊計劃再次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純屬紙上談兵。負責佯攻的北線的兩個聯隊很快就被蘇軍包圍。南線開始進攻時，又被蘇軍的大炮和坦克壓制住了。由於雙方處在膠著狀態。日軍的轟炸機誤炸了第23師團司令部的汽車隊。這真是雪上加霜。
一天下來，指揮南線右翼進攻的小村覺少將腿被炸斷，酒井聯隊長重傷，部隊中的大隊長，中隊長全部戰死。第71和第72兩個聯隊已是名存實亡。由於兩個聯隊長重傷，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遷政信少佐在前線下達了撤退的命令。第72聯隊的兩個大隊在反攻前還有兵員1295名 (軍官79名) 。經過一天的”反攻”後，傷亡901名，只剩下士兵387名和下級軍官7人。也就是說這兩個大隊一天內的傷亡率為70%。由此可見戰爭的殘酷。
南線左翼的進攻情況也不妙。蘇軍的高地上有鐵絲網，大炮和縱深火力點。森田少將率部進攻不久。副手森田御大佐就戰死，蘇軍的坦克和裝甲車以其高機動性切斷了日軍南線進攻部隊左、右兩翼的聯結，實施分割包圍。日軍各部隊失掉了與上級的聯絡，失去了友鄰部隊的支援，官兵們身體極度疲乏，武器裝備處於劣勢，他們像一群沒頭蒼蠅一般地四處亂撞。
至8月29日，日軍第64聯隊被全殲。聯隊長山縣武先自殺; 第71聯隊聯隊長森田御戰死後，代表聯隊長懷抱地雷與蘇軍坦克同歸於盡；野炮第13聯隊隊長伊勢高秀自殺；第23師團參謀長罔本德三雙腿被炸斷，在醫院中被其他傷員用軍刀劈死；穆陵重炮聯隊被全殲，聯隊長染谷自殺；代理聯隊長梅田恭三自殺；獨立野戰重砲第7聯隊的24門加農炮全部被擊毀。兵員死傷殆盡；聯隊長鷹司逃脫。
看看這些在中國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就是這樣讓俄國人狠狠地踢屁股!
在是否繼續援兵這個問題上，各層指揮機構各有各的想法，猶豫拖拉，第6軍司令荻州立兵要求迅速增援。關東軍司令部先是要了解情況，還要研究。後來雖然意識到戰況緊急，需要迅速增援，但又希望日本參謀本部主動提出增援，而不是由關東軍司令部提出增援。這樣做的目的是顧及”面子” 。搞來搞去，到8月29日晚9時，參謀本部才內定了增援方案。增援方案經戰後逃脫了戰犯審判，但是最大戰犯的裕仁天皇准奏後，兩個步兵師團，兩個野戰重炮聯隊才從日本開往滿州。但這已與事無補。
至8月29日，小松原中將的第23師團已經被全殲。最後500殘兵敗將和師團指揮部也被蘇軍包圍。日軍轟炸機向小松原的殘部空投了食品和反坦克手雷。在經過5次沖鋒後突出400多人，而且幾乎全是傷員。小松原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其他旅團、師團、守備隊、炮兵和空軍也都損失過半。南線戰場上的密集屍體堆使後來的收屍隊都難以行走。日本軍隊是用人肉往蘇聯的坦克上硬撞。日軍僅在這10天的反攻中就損失了28,000人。即使是在中國的台兒庄血戰，日軍損失的兵員也僅是萬人左右。
由於在戰場上占居了主動，蘇軍第一集團軍司令部裡井然有序。集團軍司令朱可夫上將於8月24日在前線掩蔽部內接受了<<英雄紅軍戰士報>>和<<紅星報>>戰地記者們的採訪和攝影。剛剛洗完澡的朱可夫精神煥發，向記者們介紹了前線的戰況。朱可夫的戰術思想是：在每一處重要的決戰陣地上，都要以兵員和重武器的絕對優勢壓制和震懾敵人。舉例來說，在進攻由日軍兩個大隊，約3,500人據守的一處高地時，朱可夫動用了一個步兵師，約18,000人，外加一個坦克旅，約160輛坦克，還有其他重武器。日軍除了這些兵員外，祇有20門速射炮，88具擲彈筒和32門其它火炮。這如何抵擋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的蘇軍步兵和坦克的大規模衝鋒？朱可夫告訴記者們：他穩操勝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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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在前線
九, 困獸猶鬥
關東軍從沒有吃過這麼大的虧。至8月31日，關東軍司令部落實了增援前線的兵員和重武器。為雪此役之辱。關東軍司令部從轄區內急調4個師團、5個炮兵聯隊、一個中型坦克聯隊、一個騎兵旅團、作戰飛機100架、21個汽車中隊計840輛汽車向戰場集結。東京的參謀本部也決定從中國華北前線轉調一個師團開赴諾門罕並將1,000輛卡車、15個高炮中隊及4個戰鬥機大隊從日本本土緊急派出。同時做好從中國華北前線轉調另一個步兵師團和兩個重炮聯隊的準備。
為了與蘇軍“決戰”，第6軍的參謀們研究出了一個“夜間進攻，白天鞏固陣地的戰術”。每次夜襲只前進500米，然後挖掘陣地，次日固守。然後再夜襲，再前進500米……，步步為營。這樣以優勢的兵力將蘇軍“擠” 回哈拉哈河西岸，收復失地。其實這不是什麼“高招”，也不是“新招”。武器裝備處於劣勢的日軍除此下策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
在夜襲戰術確定之後，各聯隊開始演練夜襲和挖掘戰壕。軍官們，尤其是前線的軍官們都想把這一仗，也許是最後一仗，打好、打贏。但是，沒有人奢望打過哈拉哈河西岸了，只要能在這一仗中挽回一點面子，就謝天謝地了。
日本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中島鐵藏中將為了向關東軍司令部明確作戰指導方針，以及對使用兵力的限度和參謀本部可以增援的兵力給予說明，於八月二十九日從東京飛抵瀋陽。在關東軍司令部的會議上，中島次長對關東軍準備大打的想法表示了支持並表態可以將步兵第五師團從日本本土增援滿州。會後，中島鐵藏於八月三十一日飛返東京。這樣一來，在諾門罕被重創後關東軍司令部內的沉悶氣氛有所緩和，參謀們都忙著為下一輪的諾門罕戰鬥做準備。
九月三日，關東軍司令部忽然接到參謀本部的電報，命令“關東軍司令部應停止諾門罕方面的攻勢作戰。” 九月四日晚，中島次長再次飛抵瀋陽，向關東軍傳達了上述的“大陸命第349號” 和參謀總長的指示：“隱忍持重，以待他日雪恥。切望抑制上下，妥善收拾時局。鑒於歐洲形式緊迫，今後將進行日蘇邦交之調整，擬進行國境安全的外交談判，但原則上不進行停戰談判。”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八月二十三日，蘇德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國際局勢發生了變化。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英法兩國採取“綏靖政策”, 企圖把希特勒納粹德國的禍水引向蘇聯。在這種特殊的國際背景下，從蘇聯的利益出發，與同德國達成互不侵犯條約似乎順理成章。條約簽訂後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影響了諾門罕戰爭，打破了日本企圖聯合德國從東西兩線夾擊蘇聯進而入侵蘇聯遠東部分的企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祕密備忘錄中，蘇德雙方明確地劃分了雙方在東歐和波羅地海的勢力範圍，蘇聯與納粹德國以文件的形式瓜分了波蘭、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領土。
該祕密備忘錄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是核心部分。原文如下：
第一條： 關於重新分配波羅的海各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領土及相關的政治利益，德國帝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意雙方的勢力範圍以立陶宛北部邊界為界。
第二條： 關於重新分配波蘭的領土以及相關的政治利益，德國帝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意雙方的勢力範圍以納瑞河，維斯圖拉河和賽河為界。
對於這個蘇德兩國外長於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祕密備忘錄，中國大陆的史學界在該文件解密之前不知情，在該文件解密之後只字不提，有刻意迴避之嫌。這份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斯大林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向德國妥協，與納粹狼狽為奸的不光彩歷史。
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外公佈的正文中規定：“簽字國任何一方不得單獨或與他國一起侵略另一方。”還規定：“簽字國一方受到第三國襲擊時，另一方將保持中立，簽字國並承擔不參加直接或間接針對簽字國另一方的國家集團。” 關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德國沒有通報日本，日本政府事先毫無所知。為此，日本朝野震驚，責罵德國背信忘義。當時的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曾為日本熱衷的日德意三國條約奔走多時而未果。而斯大林與希特勒的條約卻從天而降。為此，日本內閣面臨國際危機並因此提出內閣辭職。
在這種國際背景和諾門罕失利的現實情况下，這仗是沒法打了。
關東軍司令部除了大罵希特勒之外，還能做的事情就是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請求將遺棄在戰場上的幾千具日軍屍體收回。植田大將在給參謀本部發送的要求收屍的電報中又表示了繼續再戰的意思。但是，日本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的回電是堅決的：“你的打算，本著大陸命349號的旨意，不能採用。”此外，陸軍省大臣坂垣征四郎中將也發來電報要求植田謙吉“遵守臣節”。雖然此時日軍已經開始在諾門罕前線集結兵力，但沒有東京的許可，這回關東軍是不敢擅自開戰的。
十, 停戰談判
1939年九月九日，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祕密備忘錄中劃分的勢力範圍，納粹德國和蘇聯同時從東西兩線入侵波蘭，蘇軍出動的兵力達到百萬之眾。在諾門罕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結束這場在蘇聯東線的大規模戰爭以便全力準備對付西線波蘭的局勢是蘇聯的最高利益。這樣，日本駐蘇聯大使東鄉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開始在莫斯科談判停戰和戰後相關事宜。
根據蘇日雙方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諾門罕停火的細節談判在前線舉行。日本關東軍第六軍指派田中鐵次郎中佐和野村松一少佐（翻譯）與蘇方進行首次接觸。
按事先談好的條件，在前線進行首次接觸的雙方手持白旗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見面。9月16日下午4:30分，野村手執一面綁在長竿上的大白旗來到約定地點。一名蘇軍中尉出現在蘇方一側。中尉手中的白旗很小，只有野村的四分之一大。蘇軍中尉對野村說：“歡迎，歡迎，”並請野村進入蘇軍的佔領區。但野村沒有繼續向前走，堅持要求蘇軍中尉“過來” ，而自己“不過去”。
這時在蘇軍中尉後邊出現了四位蘇軍高級軍官： 一名陸軍上校和三名中校。他們著裝整齊、鮮亮。相比之下，野村連鬍子都沒有刮，自覺寒酸。蘇軍上校問野村是否代表關東軍的荻須將軍？野村回答他是荻須將軍派來的，並問上校是否知道在莫斯科日蘇雙方已通過外交途徑簽訂了停戰協議？上校回答說當然知道。上校話題一轉指著周圍的蘇軍士兵說，你看我們人都站在那裡，有規有矩。“看你們的人”上校接著喃喃地說：“他們舉止不規” 。野村回頭一看，一些日軍士兵正在後邊的陣地上搖旗吶喊。
蘇方請野村去蘇軍司令部。他們的汽車就停在後邊，司令部里還有茶和點心。野村堅持必須有荻須將軍的命令才能去，野村心里想：作為一名日本軍人，不能行為不當。野村對蘇軍軍官們說：“現在戰鬥停止了，明天請到我們這邊來談細節” 。到此，對方的第一次接觸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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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談判人員手持白旗在指定時間指定地點見面首次接觸。
第二次接觸是在次日。蘇方認為田中中佐和野村少佐的軍階太低，是對蘇方的藐視，於是僅派一個上尉來應付。
雙方正式的對話是在9月18日至23日。第六軍參謀長籐本少將任日本代表團團長。團員包括木村松次郎大佐（新到任的第23師團參謀長），島村則康少佐（關東軍參謀），大越濂次少佐（關東軍情報官），野村松一少佐（翻譯）。蘇方代表團以朱可夫的助手波塔波夫少將為團長及其他8名成員。雙方代表團都將各自的汽車停在距談判帳篷3公里處，然後步行到談判帳篷。雙方自然而然地用望遠鏡去觀察對方的車輛。蘇方的小汽車又新又漂亮；而日方的汽車就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了。
一次，一名關東軍憲兵用俄語問一名蘇軍軍士：“你不認為日本士兵很勇敢嗎？”蘇軍軍士用日語答道：“別耍混（不要八格牙路）！是我們勝了”。
雙方正式談判的幾個重要議題是：
1. 交換地圖，確定雙方實際控制線。
2. 確定雙方停火。雙方不得向前線增援或越過雙方實際控制線。
3. 交換戰俘和屍體。
日方不知道日軍屍體的確切數字。波塔波夫少將說：”至少有5,000具。”然而在日方手中的蘇軍屍體數目卻少得可憐。這是因為日軍被擊潰後，蘇軍佔領了日軍的陣地，不但將蘇軍自己的屍體收拾完了，还控制了日軍的屍體。當蘇方提出等量交換屍體時，日方幾乎沒有屍體可以交換，在談判桌上丟了臉。所謂等量交換屍體只是蘇方故意給日方的一個難堪。蘇方留著日軍的屍體有何用？
由於日軍的屍體都在蘇軍的控制區內，蘇方提出由蘇軍將日軍屍體裝上汽車送還。但日方不同意。日方的難言之隱是：在搬動、翻動屍體時，必定有軍旗和重要文件會暴露出來。這些東西不能落入蘇軍手中，但是蘇方不允許日軍進入蘇方控制區收屍，因為蘇軍正在構築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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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代表團團長籐本少將和蘇聯代表團團長波塔波夫少將
這時日方代表團成員之一，關東軍情報官大越濂次少佐靈機一動，想了個主意。他附在充當翻譯的野村少佐耳邊說：“利用宗教。”於是日方提出根據佛教習俗，信奉佛教的日本人死後應由佛教徒收屍、清理。並請求是否可以由沒有武裝的日軍士兵進入蘇軍佔領區內收屍。這一招果然奏效。蘇方代表讓日方等2個小時，以便向上級請示。一個半小時後，蘇方同意了日方的請求。後來野村回憶道：“朱可夫是一個真正的軍人而不是共產主義者”。
其實，全副武裝的蘇軍士兵冷眼監視手無寸鐵的日軍來收屍，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者的享受。
9月21至25日，大批日軍屍體抵達海拉爾市。日方用卡車將蘇軍俘虜帶到指定地點交還。蘇方只有很少數的日軍俘虜，而且都是重傷員，蘇方用飛機將這些日軍俘虜運抵交換地點。
在後續的四次談判中，蘇方還提出日方歸還幾名蘇軍叛逃人員的要求。由於此事與諾門罕戰爭無直接關係，日方將這個議題推給了雙方的外交機構。
這幾次談判的氣氛是友好的。日方認為蘇方沒有敵對態度而蘇方也顯示出願意盡快在前線解決問題的願望。就在此時，蘇軍與納粹德國肢解波蘭的軍事行動已经得手。
在蘇日雙方停戰談判結束之際，蘇方還為雙方談判代表舉辦了豪華的舞會。舞會上有香檳酒和伏特加酒，魚子醬和各種食品擺滿了桌面，甚至還有蘇軍女軍官來充當舞伴。
去蘇軍佔領區收屍的日軍士兵們除了沒有武器外，還被命令不准四處亂看，不准攜帶望遠鏡和照相機。日方收屍隊最關心的是軍官的屍體，尤其是高級軍官的屍體。此外，還有日軍各聯隊遺失的軍旗。第23師團全軍覆沒，師團長小松原手下三個聯隊的軍旗丟失在諾門罕戰場上。在日本的陸軍史上，在兩次俄日和中日戰爭中，日本陸軍從未有過這樣慘重的名譽損失和人員傷亡。
關與諾門罕戰爭中雙方的傷亡人數有不同的數字。朱可夫通報給蘇軍參謀部的人數是日軍傷亡52,000-55,000人，其中死亡22,000人。美國駐瀋陽領事獲得的“權威”消息是日軍傷亡30,000人，但這不包大量的病死者和病员。據統計，被子彈打傷的日軍僅占傷員總數的35.7%，被子彈打死的日軍僅占死亡總數的37.3%。而54%的日軍傷員和51.2%的日軍死亡者是被砲彈或彈片擊中的。還有3.7%是被手榴彈擊中的。沒有一例因雙方徒手格鬥而發生的傷亡。到目前為止，最為可信的日方死亡人數是18,000人左右，因為在日本靖國神社裡供奉着18,000個喪命諾門罕的军人牌位。根據戰爭中死亡人數和傷員人數的比例多在1：2 估算，日軍應有36,000名左右傷員，也就是說，在諾門罕戰爭中日軍的死傷總數應在54,000人左右。
各種資料都顯示蘇軍的傷亡總數在9,000-10,000人之間。
諾門罕戰爭結束後，在1939年11月，日本陸軍部組織了“研究諾門罕事件委員會”。該委員會經過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後提出了一份關於蘇日軍作戰能力和戰略戰鬥方法的報告。日本陸軍在諾門罕戰爭後進行了較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參謀長中島鐵藏中將和作戰部長橋本群中將轉入預備役。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和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轉入預備役。第23師團師團長小松原太郎中將在處理諾門罕事件時，將事情擴大，戰爭升級，應承擔戰敗的直接責任，也轉入預備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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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 朱可夫元帥(右)與斯大林在莫斯科紅場
蘇軍朱可夫上將在戰後受到斯大林的召見，斯大林詳細地詢問了戰爭的情況。這次召見後，朱可夫被授予大將軍銜並升任為蘇聯最大的軍區之一------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
從中國人的角度看問題，對諾門罕戰爭有著複雜的心情。蘇日兩國在中國邊界上大打出手而中國連過問一下的權利和機會都沒有。國力衰微到了極點。作為當時與日本的交戰國，中國應該為蘇軍擊潰日軍而歡呼，為蘇軍在邊遠的沙丘荒漠上牽制了大批日軍，從而緩解了中國戰場的壓力而感到高興。在這一點上，蘇軍是盟軍，是友軍。但是蘇軍的勝利意味著“滿洲國”幾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從此劃歸外蒙古; 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在失去外蒙古的大片國土之後又在中蒙邊境附近丟失了幾百平方公里的國土。而確切的國土丟失面積到現在也不為國人所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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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天在諾門罕邊界附近放牧的中國牧民
十一, 後記
付諸武力是一切爭端的最終形式。在1939年的諾門罕戰爭中，俄國人的拳頭大，又捨得下本錢，一仗打得日本人幾輩子忘不了。吃了諾門罕戰爭的苦頭後，關東軍從此龜縮在中國的東三省，對外蒙古和西伯利亞連想都不敢想了。直到1945年8月，俄國人騰出手來，出兵中國東北，全殲關東軍。
在收集整理戰爭史料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六點認識：
1.  這場發生在中蒙邊界的大規模戰爭基本上不為中國人所知。這一方面是由於種種原因，多数國人對此不感興趣。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的歷史研究有迎逢統治者和功利性的傳統。人文科學的獨立研究在中國難以生存。諾門罕戰爭这样的研究课题费力不讨好。搞的不对，官方还要干涉。這也是為什麼學術意義上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都在中國之外的原因。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和“評水滸”也是史學界的悲哀和笑柄。
2. 在這場大規模的俄、日軍事衝突中，俄國占據著坦克和裝甲部隊的絕對優勢；且有航空兵、炮兵、後勤方面的優勢。而日軍除了訓練有素的步兵和經久耐用的三八大蓋步槍外，沒有武器優勢可言。從雙方交鋒的情況看，肉搏和拼刺刀的短兵相接格鬥從未發生，雙方的交戰都是在一定距離之外。在諾門罕，日軍士兵的拼刺刀技術成了無用的“屠龍之術”。這種遠距離武器優勢主導戰爭的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愈演愈烈，已經成為現代戰爭的主導潮流。
3. 在現代戰爭中，不可相信所謂“人民戰爭”和“全民皆兵”的戰爭指導思想。人民是需要軍隊來保護的，不是用來打仗的。如果“人民”也上了戰場，這場戰爭的代價就高不可估了。“全民皆兵”是個神話。作為一名士兵，他(她)要經過訓練，有體能、有組織、有紀律、有武器，無個人負擔和家庭拖累，等等。這種士兵不是“人民”中的任何成員都合乎條件的。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人民戰爭”，“全民皆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是付出了慘重傷亡代價的。
4. 日本民族有很強的堅韌性。這可以理解為不撞南牆不回頭的死倔脾氣；也可以理解為持之以恆、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優良品格。在戰場上，一定要置日本军队以死地。不然，战鬥沒有結束。
5. 不可相信“日本人民是反戰的”。二戰期間，日本人民為“皇軍”的每一個勝利而歡呼。日本侵略戰爭的得逞，將為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精神和物質的利益。也不可相信“日本人民是受蒙蔽的”。很大程度上，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是與其島國意識和國民性中的擴張本質相關聯的。
日本政界的右翼份子，如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現任外相麻生太郎之流，不是孤立的。他們有國民甚至是大多數國民的支持。要抑制這股擴張勢力，只能依靠增強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其餘的政治招數只能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之上。日本人不記吃、只記打。看看他們現在對美國和俄國的姿態就清楚了。俄國人在二戰後一直佔據著日本北方四島。2005年俄國還向島上增了兵，普京總統也曾蒞臨視察。對於俄國的這些舉動，日本無計可施。
6. 中日還將再戰。何时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現在中日兩國的任何軍事衝突將牽涉太多的第三者利益。中日開戰後，劝和及“拉架”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會很多。中日雙方不得不顧忌這些第三者的利益。所以雙方不可能大打出手，只能點到為止，一戰而決。在第一輪軍事衝突告一段落後，無論勝負，雙方都很難有再次出手的機會。於是，在第一輪交手中如何能“畢其功於一役”就要看用兵之道了。
事隔60多年之後重提諾門罕戰爭，不僅僅是史海鉤沉，不僅僅是戰場懷古。看這些在中國驕橫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被俄國人殺得屍堆如山、片甲不留，實在是痛快。

　　
現實的問題是：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和日本在中國東海大陸架及釣魚島等地區的挑釁，中國軍隊能否遏制日本並在戰爭爆發的時候痛快淋漓地斬倭寇於馬下？
200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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